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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臺灣初等學校運動會的端緒

1895（明治 28）年，清政府在甲午戰爭敗戰後，於 4月 17 日簽下「馬關條

約」，將臺灣、澎湖割讓予日本。並在同年的 5月 8日，日本根據「馬關條約」

取得臺灣，就法律上而言，臺灣已成為日本版圖之一部分。

日治初期總督樺山資紀，為了貫徹統治臺灣的目的，而提出「恩威並行」的

政策，以武力鎮壓和法令限制，以及順民撫育和匪徒招降的策略，來展開統治臺

灣的工作。而總督府以舊習慣調查，人口、土地、林野調查等方式，配合著招攬

日本的資本家來臺，臺灣的產業開發逐漸進行。而在 1905（明治 38）年，臺灣

的財政已能獨立自足了，這個時期，臺灣近代資本主義的基礎工事，也可說是暫

告一個段落。1在此同時，近代學校教育制度也透過日本的統治導入，並施行於

臺灣之中，做為學校近代學校教科一環的體操科（即為現今的體育科），也透過

此脈絡下傳入臺灣。而具有檢視體操科實施成果的運動會，也在此時伴隨著學校

教育制度，移植到臺灣初等學校之中，成為近代臺灣學校中不可或缺的學校行事

之一。

再者，如第一章所言，由於臺灣學校運動會起源自日本內地，故在整體的發

展上，自然就有可能會受到日本的影響。做為日本近代學校獨特行事之一的運動

會，其實也是日本明治時期國家重要的學校機關裝置，並且在 1880 年代後半起，

開始在日本各地流傳普及。若依據平田宗史的分期，在日本統治臺灣之時，日本

明治時期的運動會早已自第一期（1885（明治 18）～1887（明治 20）年）的開

展邁向第二期（1888（明治 21）～1900（明治 33）年）的生根。2那麼在日本統

治臺灣之初，運動會是如何在臺灣萌芽深根與開展，並且是以何種形式舉辦，其

內容又為何？而學校舉辦運動會又有什麼樣特別的涵義？是否具有教化的特

性？這些將是本章所要討論的課題。

本章為了能夠清楚探討臺灣初等學校運動會的起源，因此，首先將針對清政

府統治時的臺灣教育概況做一瞭解。其次，再釐清臺灣近代初等學校體育、運動

的開端背景後，進一步對臺灣初等學校運動會的源起做一說明。

1 請參閱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の台灣》，東京：岩波書店，1988 年。
2 平田宗史，〈わが国の運動会の歷史〉，《運動会と日本近代》，東京：青弓社，1999 年，頁 99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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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初等學校教育的開端

第一項 日本統治前臺灣教育的概況

清朝統治臺灣的期間為 1684（康熙 23）年至 1895（光緒 21）年止。這期間

臺灣的教育形態是以誦讀四書五經等中國傳統經書為主，3並在孔孟儒家思想為

教育中心之下，設置了「儒學」（相當於現代教育中的中、高等教育機關）、「書

院」、「義學」、「社學」、「民學」（即書房、私塾）等的教育機關，4並訂有「科舉

制度」，做為國家舉材的衡量標準。不可否認的，它對臺灣教育的發展與文化的

向上，影響很大。其真正具有啟蒙教育性質者為：書院、義學、社學與書房。5由

於，臺灣在清政府的統治下，其教育目的自然就與中國本土一樣，以科舉準備為

目的，其次為教授日常生活之所須的讀、寫。6據曾蕙雯的研究指出，清朝臺灣

社學約有 273 所、義學約有 83 所、私塾約有 1,127 所，在嘉慶以後，私塾漸漸

地成為臺灣子弟啟蒙教育的重鎮。7以下將就清領時期影響臺灣初等教育最深的

私塾教育來進行檢討。

一般私塾的教育目的有二：一、培養讀書、識字的能力。二、做為準備府縣

儒學入學考試的預備教育機關。授課內容則不脫離四書、五經與作詩、賦詞。8在

教授方法上，則是根據學生的能力，分別因材施教，因此，在教學上亦無明確的

進度。在入學年齡上，並無嚴格規定。一般而言，大致是自七歲起，至十五、十

六歲止，其修業年限並無清楚規定。此外，在授業上也無明確的時間表，大概是

從上午六、七點起開始進行授課，下午四、五點時放學（如表 2-1）。9以下將透

過 1896（明治 29）年，木下邦昌巡視調查臺北縣及各支廳管下書房的情形來瞭

解書房的教育概況：

3 光緒年間，劉銘傳曾舉辦過新式教育，有光緒 13～16 年的西學堂；光緒 16 年，設立之電報學
堂及番學堂。可惜這些教育設施，均隨劉氏離臺而撤廢，為期甚短而未見成果。轉引自鄭梅淑，
〈日據時期臺灣公學校之研究〉，私立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 年，頁 7。亦可見，
汪知亭，《臺灣教育史料新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 年，頁 20。林正芳譯、E. Patricia
Tsurumi，《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宜蘭市：仰山文教基金會，1999 年，頁 7。

4 李園會，《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台湾初等教育の研究》，瑞和堂，1981 年，頁 13。
5 請參考，陳遠超，〈日本近代初級普通教育在台灣的移植—以國語傳習所乙科及國語學校附屬
學校的課程為討論對象〉，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年，頁 1～2。

6 林茂生著、林詠梅譯，《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學校教育—其發展及有關文化之歷史分析與探討》，
臺北市：新自然主義，2000 年，頁 95。

7 請參考，曾蕙雯，〈清代臺灣啟蒙教育研究(1684-189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
論文，2000 年。

8 吉野秀公，《台湾教育史》，臺北市：臺灣日日新報社，1927 年，頁 2～3。有關民學（書房或
私塾）的目的、入退學、教授科目、教授時間等、亦可參考，佐藤源治，《臺湾教育の進展》，
臺北市：臺灣出版文化株式會社，1943 年，頁 263～266。

9 臺灣總督府，《臺灣教育誌稿》，1918 年，頁 127～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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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之課程係自上午八時開始，其順序仍然先讓各學生將前日所習

之書背誦，而讀熟者在其背誦完畢之句末加朱點，表示修了而再教

授新課文，退而讓其熟讀背誦，如此全部學生輪流之，至十時或十

一時應答各學生之學力，命其作對、作詩、作文，至十二時全體學

生回家吃飯。下午至一時再上校習字，至二時或三時，再將新學習

之部分反覆背誦，以作為翌日試誦之準備，而至四時或五時教師即

對全體學生講古人之善行嘉言等，讓學生領悟明理，使其知曉應往

何方向，至下午六時結束，學生中年長者，有一星期或十日為期，

命其作文或作詩。10

表 2-1：私塾的上課時間表

時間 授課科目 上課內容

上午六點～七點 上 學
背誦昨天所教授之內容。結束後，則

返家吃早餐。

上午 8點半～十點 讀 書 教師教授先前所背誦之內容與句讀。

上午十點～中午 習 字 默寫、作對句，大多在此時教授。

中午 午 休 返家吃中餐。

下午一點半～三點 習 字 同上午習字之內容。

下午三點～四、五點 讀 書 同上午讀書之內容。

下午四、五點 放 學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臺灣教育誌稿》，1918 年，頁 132。

臺灣各書房之教學方法大至如上述，然而實際的教學情況又為何？據木下邦

昌的觀察表示：（底線為筆者所加，以下同）

10 木下邦昌，〈臺北縣及各支廳管下學事視察復命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896（明治 29）
年乙種永久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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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毫無紀律，也有在散步，亦無休憩，教師授業時一面口中銜煙

斗抽煙，一面學生也在上課或抽煙或吃食物，此處有人嘻笑者，彼

處有人正在遊戲者，真正之教學時間實在甚少。11

此外，又對書房的教學環境提及：

大部分在教師之住宅，或在廟宇之一角落，因此骯髒污穢而通風採

光又不良，幾乎難以形容者。又本島人不論在室內任何處所，有吐

痰之惡習慣，雖是學校也無設體操場，教師對於體育也是毫無考慮，

學生也不是整日用功，也不是休息，惟獨所謂無所事事，逍遙過日

而已。12

透過木下邦昌的觀察，大致上可瞭解書房，除了在衛生上不講究外，教師還

在上課時吸著鴉片或抽煙，危害學生健康。此外，教師與學生生活習慣不良，吐

痰、手拭鼻涕的大有人在，甚至還有學生咳血。此皆是缺乏對健康、體育與衛生

上的認知，所產生之結果。「而且在上課並無上體操，因此學生暗中不知蒙受多

少之毒害。」13，故可得知在臺灣傳統書房教育中，除了沒有體操場的設置外，

教師對體育亦不重視，也無體育之觀念。所以在書房教育中也不可能會將體育列

入在教授科目範圍之中，或許是受到中國傳統教育中「好靜而不好動」14、「勤有

功，嬉無益。」15等的觀念影響之下，以及臺灣自古即存有的「大人勞心，小人

勞力」、「勞役身躰為賤業，以安逸身躰為尊貴」與「畏勞貪逸之習慣」16等的普

遍想法所導致。

第二項 伊澤修二與臺灣教育計畫案

甲午戰爭後，伊澤於 1895（明治 28）年 4、5月之際，前往拜會已獲內定為

首任臺灣總督的樺山資紀，並闡述有關自己對臺教育的理想與想法，也提及希望

將國家主義教育實施於新殖民地—臺灣的想法。由於當時樺山對臺之教育還尚未

11 木下邦昌，〈臺北縣及各支廳管下學事視察復命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896（明治 29）
年乙種永久保存。

12 木下邦昌，〈臺北縣及各支廳管下學事視察復命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896（明治 29）
年乙種永久保存。

13 木下邦昌，〈臺北縣及各支廳管下學事視察復命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896（明治 29）
年乙種永久保存。

14 熊秉真，《童年憶往 中國孩子的歷史》，臺北市：麥田，2000 年，頁 112～116。
15 朱熹在《童蒙須知》中亦提及：「凡子弟須要早起晏眠。凡喧鬨鬥爭之處不可近。無益之事不
可為，謂如賭博、籠養、打毬、踢毬、放風箏等事。」請參考，熊秉真，《童年憶往 中國孩
子的歷史》，臺北市：麥田，2000 年，頁 278～279。

16 〈論體育之必要〉，《臺灣教育會雑誌》（漢文版）72 號，1908 年 3 月，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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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任何的具體方針，再加上伊澤的看法深獲其讚賞之下，伊澤遂為日後的臺灣

總督樺山內定為推展臺灣教育事業的人選，並肩負起今後有關臺灣教育政策方向

之大權。17

1895（明治 28）年 6月，伊澤以臺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長心得」的身

份赴臺，立即開始推展對臺的教育事業，並擬定了「臺灣教育計畫案」（此為第

二份教育意見書，亦被稱為「本島最初的教育方針」），將臺灣教育分為緊急事業

與永久事業來進行。緊急事業中可分為「講習員養成」和「國語傳習」（當時的

「國語」係指日語）做為重點來實施，講習員養成是以日本人為對象，針對來臺

擔任教員或是官吏分別予以講習。而國語傳習則是針對臺灣人，其目的在於培養

臺灣人理解日語，藉以傳達統治者的理念。在永久事業方面，則設立「國語學校」

和「師範學校」，前者為長期培養日本人，為日後的教員或官吏之機關；後者則

為，專門培養臺灣人做為日後學校教員的機關。18有關該「臺灣教育計畫案」的

具體內容，其主要要旨有四點：

一、教導台灣人學日語，進而實施日本臣民式的教育。

二、將來在台灣從事官職或公私業務的日本人，授以台語。

三、為了普及台灣的初等教育，教員養成是當急之務。

四、在台灣的日本人和台灣人的教育，以個別的機關分別來實施。19

從這個教育計劃案的全體來看，可以說是典型的殖民地教育，亦即，為了殖

民地的經營，對被統治者，不給予一定程度的教育是不行的，因此，教育首重日

語教育，而後，再加些實用性的科目（如算術、農業、工藝等）的教習，期能驅

使被統治者。更貼切的說，此教育計畫案也隱藏著同化臺灣人的統治目的。

伊澤修二對於臺灣教育的規劃，主要是反映在 1895（明治 28）、1896（明治

29）年的三份教育意見書。伊澤於 1895（明治 28）年 7月，提出第二份教育意

見書後，為了培育日語師資人才，遂於同年 10 月返回日本，並積極地招募「教

員講習所」的「講習生」。在返日的半年期間，又將臺灣教育做了整體的規劃，

於 1896（明治 29）年 4月來臺時，具體地完成了〈台灣學事施設一覽〉。此書之

內容由於與日後臺灣總督府所發佈的〈臺灣總督府直轄國語傳習所規則〉和〈臺

灣總督府直轄國語學校規則〉幾乎完全相同，可稱為伊澤對臺灣教育事業規劃的

定稿。20

17 陳遠超，〈日本近代初級普通教育在台灣的移植—以國語傳習所乙科及國語學校附屬學校的課
程為討論對象〉，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年，頁 15、17。

18 蔡禎雄，《日據時代台灣初等學校體育發展史》，台北：師大書苑，1997 年，頁 34～35。
19 文部省內教育史編纂會編，《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第十一卷》，東京：龍吟社，1964 年，
頁 21。

20 陳遠超，〈日本近代初級普通教育在台灣的移植—以國語傳習所乙科及國語學校附屬學校的課
程為討論對象〉，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年，頁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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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學事施設一覽〉中，有關初等教育的規劃是以國語傳習所乙科生以及

國語學校附屬學校等制度為主，以下茲將其中要點摘錄如下：

第一 緊急事業

國語傳習所

所數 現在數…十四

來年設立數…二 合計十六所。

設立於全島各要地。

目的 傳授土人現行國語，作為地方行政設施之準備及教育之基礎。

傳習生 定員平均一所 百名。

其中甲科生四十名 乙科生六十名。

（乙科生）

學科 國語、讀書、作文、習字、算數（地理、歷史、唱歌、體操）。

年齡 八歲以上十五歲以下。

入學資格 身體強健、品行善良、可以理解文字者。

學費 自費、無學費。

修業年限 四年。

畢業資格 就職公私業務、也可入學高等學校。

第二 永久事業

國語學校附屬學校

現在數三 （其中 八芝林一、艋舺一、大龍洞一）

目的 作為普通教育之模範、提供師範部生徒實地教授之練習使用。

學科 修身、國語、讀書、作文、習字、算術、唱歌、體操。

生徒 定員三校合計大約二百名（種類）幼年生、青年生。

（幼年生）

年齡 八歲以上十五歲以下。

入學資格 身體強健、品行善良、稍稍可讀文字者。

學費 自費生及特別給費生。

修業年限 第一附屬學校六年、其他二校四年。

畢業資格 從事公私業務、也可入學高等學校。21

從上述對於國語傳習所的教育目的，亦有載明是為「教育之基礎」，對於乙

科生的畢業資格提及「也可入學高等學校」，而且乙科生的授課內容相較於甲科

生來說，也顯得更多樣化，在在都說明國語傳習所乙科生，是具有一般初等學校

21 文部省內教育史編纂會編，《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第十一卷》，東京：龍吟社，1964 年，
頁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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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形態，意味著伊澤有意將國語傳習所視為初等教育機關的構想。另一方

面，對於國語學校附屬學校的教育目，更是明確地寫到「作為普通教育之模範、

提供師範部生徒實地教授之練習使用」。換言之，國語學校附屬學校設立的主要

目的，即是作為日後臺灣初等教育機關的模範與試驗的所在，也就是說，國語學

校附屬學校不論是在教學的目的、內容、方法上都具有相當的指標作用，也對日

後臺灣公學校的成立具有一定的影響力。22

透過上述，可以瞭解，教育主事者伊澤是如何地規劃臺灣初等教育的藍圖。

再者，透過國語傳習所與國語學校附屬學校的教育目的、教授學科、入學資格、

入學年齡、畢業資格等，更可以清楚知道伊澤對臺灣殖民地初等教育的用心。伊

氏對臺灣教育的貢獻在於，將近代學校教育制度引進臺灣，使得臺灣人民有機會

接受新式教育，進而覺醒。但是換另一角度而言，此教育計畫案也隱藏著「同化」

臺灣人的目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身為殖民同化的創始者—伊澤修二，基於此

理念下，在日本統治初期，對臺灣人的教育，便立即將日語教育列為教育的重點。

採取積極同化主義的教育理念，試圖以新式教育來教化、同化臺灣人。更貼切的

來說，「國語」對於伊澤而言，更有著非比尋常的意義存在，不只是期待本島人

以國語接受知識，而是強烈地希望經由國語教育，使臺灣人變成日本人，進一步

迫使臺灣人接受「日本臣民」式的教育。

不過，由於當時的臺灣社會，還呈現著兵荒馬亂的情形，加以總督府財政受

到日本政府的削減，雖然伊澤修二的教育理念，在有限度的經濟條件下逐漸實

施，但是，他本人卻因為總督府不撥足額的教育經費給學務部，因此憤然的掛冠

求去，返回日本本土。23

第三項 國語傳習所及國語學校附屬學校的設立

總督府學務部長伊澤修二，在臺灣第一任總督樺山資紀就任的翌日，便立即

開始學務部的業務。由於當時臺北城內，屬於中上階層的臺灣人，都到其他地方

避難的關係，可接受教育的臺灣人極為少數。所以，伊澤聽從臺灣人吧連得的意

見，將學務部遷移至學風較好的士林街芝山巖，並設立日治時期臺灣最初的教育

機關—「芝山巖學堂」。24之後，由於基於統治的需要，學務部於 1895（明治 28）

年 10 月 22 日，向總督府提出設立「國語傳習所」來傳授臺灣人學日語的意見書。

於是，總督府便根據這個意見書，於 1896（明治 29）年 3月 31 日，公布〈臺灣

總督府直轄諸學校官制〉，並設立「國語傳習所」與「國語學校」。25

22 請參考，陳遠超，〈日本近代初級普通教育在台灣的移植—以國語傳習所乙科及國語學校附屬
學校的課程為討論對象〉，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年，頁 23～32。

23 李園會，《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台湾初等教育の研究》，瑞和堂，1981 年，頁 84。
24 台灣教育會編，《芝山巖誌》，1933 年，頁 3。
25 文部省內教育史編纂會編，《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第十一卷》，東京：龍吟社，1964 年，
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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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明治 29）年 5月 21 日以府令 4號公佈國語傳習所的名稱與所在位置

如下：

國語傳習所名稱 位置

臺北國語傳習所 臺北

淡水國語傳習所 滬尾

基隆國語傳習所 基隆

新竹國語傳習所 新竹

宜蘭國語傳習所 宜蘭

臺中國語傳習所 臺中

鹿港國語傳習所 鹿港

苗栗國語傳習所 苗栗

雲林國語傳習所 雲林

臺南國語傳習所 臺南

嘉義國語傳習所 嘉義

鳳山國語傳習所 鳳山

恆春國語傳習所 恆春

澎湖島國語傳習所 媽宮城26

共計在臺灣設設置 14 間國語傳習所。另一方面，又在國語學校下設置附屬

學校，並且在 1896（明治 29）年 5月 21 日以府令 5號公佈國語學校以及附屬學

校的名稱與所在位置如下：

國語學校及附屬學校名稱 位置

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 臺北

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 八芝林

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 艋舺

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 大稻埕27

上述的國語傳習所與國語學校附屬學校，是為最初對臺灣人實施初等教育的

機關。此外，為應付在臺灣內地人（亦即日本人）的增加之下，遂於 1897（明

治 30）年 6 月 25 日以府令 27 號，設置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四附屬學校，此

即是以內地人兒童為對象最初所設立的初等教育機關。28

26 文部省內教育史編纂會編，《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第十一卷》，東京：龍吟社，1964 年，
頁 60~65。

27 文部省內教育史編纂會編，《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第十一卷》，東京：龍吟社，1964 年，
頁 30。

28 文部省內教育史編纂會編，《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第十一卷》，東京：龍吟社，196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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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總督府設置國語傳習所的三個月後，即公布〈國語傳習所規則〉。其中，

第一條及規定：「國語傳習所是對本島人教授（亦即臺灣人）國語，並在其日常

生活養成日本國的精神是為本旨」。而這裡所說的日本國精神，不外乎是對日本

皇室的尊敬，對日本國的愛戴，以及對人倫的重視。也就是說，其教育目的為教

授日語，並且期待透過日語教學使臺灣人具有日本國之精神。另外根據該規則條

文所示，國語傳習所分成甲、乙兩科。甲科為期半年，學生年齡在 14 歲至 29 歲

之間，並具有一般的智識，課程以日語訓練為主。屬於初等教育性質的乙科生，

其入學年齡為 8歲以上 15 歲以下，教授內容除了日語以外，作文、讀法、習字、

算術均為必修科目，每週授課 28 小時，且可依各地情況或是由所長自行決定，

教授地理、歷史、唱歌、體操、裁縫（限女生）等選修科目，修業年限為四年。

國語傳習所於 1897（明治 29）年 12 月的統計如表 2-2。

表 2-2 1897（明治 29）年十二月國語傳習所概況統計

學生數目

學校數目 教員數目 甲科 乙科 總數

本校 16

分校 18
72 834 919 1,753

資料來源：林茂生著、林詠梅譯，《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學校教育：其發展及有關
文化之歷史分析與探討》，臺北市：新自然主義，2000 年，頁 108。

國語傳習所設立之初，其校舍多半是以寺廟、舊書院及軍隊倉庫充當之，設

備大多簡陋。在實際上課的情況上，由於臺灣民眾基於民族意識與各地治安不

良，且又認為不必要接受日式教育，因此父母多不願讓子女就學，以至於出現學

生只有一人或是教員比學生多的情形。總督府為獎勵就學，除了給予職業上的保

證與免費就學外，對於甲科生還發給定額的賞錢，以鼓勵就學。而乙科生原無支

給費用，但為了督勵就學乃由各地方自行決定支給額。此外，還採籠絡政策，希

望藉由士紳推動日式教育，然效果不佳。

1903（明治 36）年 10 月，頒訂國語傳習所規則改正，為因應臺灣民眾生活

所需，乃加入漢文科以加強與書房的競爭力，對於甲科的修業期限也由半年延長

為一年。國語傳習所至 1905（明治 38）年 2月 3日頒佈「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

傳習所官制廢止」後，便完全停辦。

另外，在國語學校附屬學校方面，設置第一、第二、第三附屬學校，並招收

臺籍青少年入學，以做為國語學校師範部學生實習教學之用的初等學校教育機

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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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規則」則是在上述三所學校設立半年後的 9 月 25 日，

總督府以府令第 38 號公布。條文中規定臺籍生徒的入學年齡為 8歲以上 15 歲以

下，教授內容為修身、國語（日語）、讀書、作文、習字、算術、唱歌、體操，

每週授課 34 小時，修業年規定第一附屬學校為六年，第二、第三附屬學校為 4

年，附屬學校教授要旨，在其規則第二十四條中有明文規定，和國語傳習所規則

的規定大同小異，但也不外乎是教授學生學習日語之外，重於學習「道德的大

綱」、「生活必須的知識技能」、「國民精神的養成」、「德生的養成」、「勞動習慣的

培養」等。29

國語學校附屬學校和國語傳習所，設立的目的是有所不同，前述中已提及，

它是做為臺灣全島初等教育的模範，以及提供師範部學生的教學實習之用，是具

有特殊任務的教育機關，因此，在教授科目、授課時數及修業年限等方面，均比

國語傳習所來得充實。30

圖 2-1：1898 年的學校制度

資料來源：林茂生著、林詠梅譯，《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學校教育：其發展及有關

文化之歷史分析與探討》，臺北市：新自然主義，2000 年，頁 107。

29 文部省內教育史編纂會編，《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第十一卷》，東京：龍吟社，1964 年，
頁 39～55。

30 蔡禎雄，《日據時代台灣初等學校體育發展史》，台北：師大書苑，1997 年，頁 38～40。

國語學校

師範部語學部

附屬學校
（以日本人為對象）

附屬學校
（以臺灣人為對象）

國語傳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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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初等學校的教育概況

一、小學校的教育概況

日本開始統治臺灣的初期由於是屬於軍政時期，總督府是禁止日本婦女渡

臺，所以對於日本兒童的教育問題也就不必要。不過自 1896（明治 29）年四月

起實施民政後，隨著日本人進入臺灣的人數逐年增加，與獎勵官吏攜帶家眷來臺

之下，因此，對於日本子弟的教育問題也就成為臺灣總督府急需解決的緊急問

題。特別是在當時，於臺北所聚集的日本渡臺者較多的情況下，對於子弟的教育

更是深感迫切需要，故在大稻埕建昌街籌設私立日臺學校，並由豐島清一擔任教

師，開始了日本子弟的教育。此外，還有位在艋舺龍山寺的曹洞宗臺北國語學校。

上述的私立學校一直到 1896（明治 29）年末，收容的日本兒童數以達 200 名以

上。正因如此，臺灣總督府不得不將設立小學校視為急務，於是便開始著手規劃

設立國語學校附屬小學校，並任命當時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訓導新井博次為國語學

校的教諭，準備籌設附屬學校，其校舍則設在國語學校旁。31翌年，在校舍落成

與各種準備工作完成後，於 1897（明治 30）年 6 月 25 日以府令第 27 號設置國

語學校第四附屬學校，此即是以內地人兒童為對象最初所設立的初等教育機關。

同日，也以府令第 28 號公佈其附屬學校規程。其主要的規程摘錄如下：

第一條 本校依據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規則第四條為本島內地人兒

童的教育所在。

第二條 本校設置小學校及補習科，其修業年限為小學校六年、補

習科二年。

第三條 小學校的教科目有修身、讀書、作文、習字、算術、日本

地理、日本歷史、理科、圖畫、唱歌、體操、裁縫（女兒）。

第四條 補習科的教科目有修身、讀書、作文、土語（男兒）、習字、

算術、家事及裁縫（女兒）、體操（男兒）。不過讀書分為

國文與漢文，漢文僅對男兒授課。32

此外，第四附屬小學校與第一附屬、第二附屬、第三附屬不同之處為第四附

屬學校是日本人子弟專用學校，而臺灣人的子弟是無法進入就讀。從此制度可以

清楚地瞭解，臺灣總督府對臺灣子弟教育方針的差異。也就是說，針對在臺的日

本學童所實施的初等教育，不論是在教育科目，或是教育程度上都是以日本內地

小學校為基準。

31 李園會，《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台湾初等教育の研究》，瑞和堂，1981 年，頁 199。
32 李園會，《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台湾初等教育の研究》，瑞和堂，1981 年，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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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隨著日本官吏與實業家攜伴來臺數的增加，在都市及重要地方樞紐就

必須設立小學校。不過，除了幾座大都市外，由於學童數的不足，僅僅靠著學童

父母所交付的學費與贊助金，要去設立小學校，與維持學校的運作，就顯得有點

困難。因此，臺灣總督府便以官立的方式，來設立小學校與維持其運作。在 1898

（明治 31）年 7月 28 日以勅令第 180 號公佈「臺灣總督府小學校官制」。33

在小學校官制公佈不久後，同年 8月 16 日又以府令 81 號公佈「臺灣總督府

小學校規則」。此規則是以府令第 28 號「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四附屬學校規程」

為基準。直至 1902（明治 35）年「臺灣小學校規則」公佈之前，是為全島小學

校教育的基準。1898（明治 31）年 10 月 1 日各地新設的小學校如表 2-3。

表 2-3 1898（明治 31）年 10 月 1 日各地新設小學校

學校名 教員數 生徒 場所

臺北小學校 3 31 大稻埕

基隆小學校 3 35 玉田街

新竹小學校 3 31 城內

臺南小學校 3 45 本街寧南坊

資料來源：李園會，《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台湾初等教育の研究》，瑞和堂，1981

年，頁 209。

此外，1899（明治 32）年，設立臺中小學校、滬尾小學校（今臺北縣淡水）、

宜蘭小學校；1900（明治 33）年，設立嘉義小學校、苗栗小學校、媽宮小學校

（澎湖島）；1901（明治 34）年後又新設鳳山小學校、彰化小學校；以上共計設

立 12 所官立小學校。

自 1902（明治 35）年 4 月起，日本內地公佈與實施「改正小學令及同施行

規則」後，臺灣本島為了能夠與日本內地的小學校不論是在聯絡、兒童入學、轉

學以及教授科目上等做一接軌，遂於同年 5 月 17 日廢止「臺灣總督府小學校官

制」，並以勅令第 16 號公佈「臺灣小學校官制」。伴隨著小學校官制的改正，同

年 4月 1日以府令 80 號公佈「臺灣小學校規則」。根據此規則，小學校的主要著

點如下：

一、小學校是為了建立道德教育與國民教育的基礎，教授孩童生活

中必須具有的知識與技能，並注意他們體能的發展為本旨。

二、小學校分為尋常小學校與高等小學校。

三、尋常小學校的修業年限為四年，再增長為兩年或四年，即是高

33 文部省內教育史編纂會編，《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第十一卷》，東京：龍吟社，1964 年，
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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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小學校。34

上述的「臺灣小學校規則」若與改正前的「臺灣總督府小學校規則」相比較

下可發現幾點不同之處。

一、在教育目的上，明示必須注意兒童身體的發展、道德教育與國民教育的

教授、以及授與生活上必須具有的知識與技能。此教育目的與日本內地

1900（明治 33）年所改正公佈的「小學校令」相同。

二、在修業年限上，舊規則為「小學校」6年、「補習科」2年；新規則為「尋

常小學校」4年，「高等小學校」為 2年或 4年。

三、在教授科目上，新規則中的「小學校」教授修身、國語、算術、唱歌、

體操、裁縫（女兒）等六科。「高等小學校」則教授修身、國語、算術、

日本歷史、地理、理科、圖畫、唱歌、體操、裁縫（女兒）、英語（修

業年限 4年的高等小學校）等十一科。

四、在週授課時數上，「補習科」與「高等小學校」的授課時間並無改變，

不過「尋常小學校」的授課時間則比「小學校」減少。這或許是考慮到

兒童的健康以及能力下所採取的適應措施。

1905（明治 38）年，日本在日俄戰爭中戰勝後，國際地位的上升與國力的

增進，促使國民意識的提高，對於國民的教育有了更上一層的需要。因此，文部

省於 1907（明治 40）年 3月 21 日以勅令第 51 號改正「小學令」，將以往尋常小

學校的修業年限 4 年，延長至 6 年，並且實施義務教育。35由於臺灣小學校是與

日本內地尋常小學校共通為基準的原則下所設立，故同年 10 月 18 日總督府也以

政令第 81 號改正「臺灣小學校規則」。36此新規則是以日本內地的「小學校令」

以及「文部省令」的規定為依據。此外，若與 1902（明治 35）年所公佈的舊小

學校規則相比較下，在內容上是略顯得簡化。不過，在教育的目的與內容上，則

是無太大的變化。之後，此新規則雖又歷經三次的改正，但僅增加農業與商業兩

科的選修科目。

另一方面，為了研究本島內地人兒童教育法所設立的「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

附屬小學校」，總督府也於 1910（明治 43）年 5月 7日以府令 53 號公佈「臺灣

總督府國語學校附屬小學校規程」。此規程的條文、內容都與臺灣小學校全部相

同。

34 林茂生著、林詠梅譯，《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學校教育：其發展及有關文化之歷史分析與探討》，
臺北市：新自然主義，2000 年，頁 114～115。

35 文部省內教育史編纂會編，《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第五卷》，東京：龍吟社，1964 年，頁
28～30。

36 文部省內教育史編纂會編，《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第十一卷》，東京：龍吟社，1964 年，
頁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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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將透過表 2-4 的臺灣總督府各年度學事年報統計數據，來觀察自 1898

（明治 31）年起開始實施臺灣小學校教育制度後至 1911（明治 44）年之間的教

育概況。

表 2-4 1898（明治 31）～1911（明治 44）年小學校教育概況

學校數 學級數 兒童數 就學率 教員數

年度 （A） （B） （C） （﹪） 內地人 本島人 計（D）

B

/

A

C

/

A

D

/

A

C

/

D

C

/

B

1898 5 152 11 0 11 30.40 2.20 13.32 ？

1899 8 456 23.71 22 0 22 65.14 2.75 27.72 ？

1900 10 886 29.35 44 0 44 88.60 4.40 20.14 ？

1901 12 1264 58.79 49 0 49 114.91 4.08 25.30 ？

1902 14 54 2021 72.20 70 0 70 3.36 144.36 5.00 28.37 45.30

1903 14 59 2383 57.34 73 0 73 4.21 170.21 5.21 32.64 42.90

1904 14 58 2552 67.71 73 0 73 4.14 182.29 5.21 34.96 47.99

1905 14 60 2645 72.91 72 0 72 4.29 188.57 5.14 36.74 51.99

1906 17 65 3064 68.61 76 0 76 3.82 180.24 4.47 40.32 47.14

1907 19 85 3721 85.76 91 0 91 4.47 175.84 4.79 40.89 43.78

1908 24 100 4606 90.65 116 0 116 4.17 189.71 4.83 39.25 46.06

1909 31 127 5256 90.86 149 0 149 4.10 174.58 4.81 36.32 41.39

1910 37 154 6492 93.20 208 0 208 4.16 173.62 5.62 30.88 42.16

1911 46 185 7482 91.32 265 0 265 4.02 168.67 5.76 29.88 40.40

資料來源：蔡禎雄，〈日本統治下台湾における初等学校教科体育の歴史的考察〉，

筑波大学博士論文，1991，頁 37、70。

根據上表得知自 1898（明治 31）年至 1911（明治 44）年，學校數約成長 9

倍、教員數約成長 24 倍、兒童數約成長 49 倍。其中，特別是自 1902（明治 35）

後，更可看出各項數值的激增，至 1908(明治 41)年時就學率也突破九成，並且

趨於穩定。此現象或許與 1902（明治 35）後，抗日運動的逐漸平定，以及社會

漸趨於安定，再加上日俄戰爭過後，日本經濟不佳，由日本內地移往臺灣居住的

日本人增加所導致。此外，由上表另可發現，小學校的教員都為日本人，也就說

臺灣總督府對於小學校的教育是施行純種教育，亦是突顯出殖民政府在殖民地臺

灣，所採取的人種差別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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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臺灣小學校規則」的變遷，可以得知，當初為了適應臺灣特殊環境，

尚未於日本內地做一統整。但為隨著時勢與必要性的增長，再伴隨著日本內地規

則的改正下，最後終調整成與日本內地統一。

二、公學校的教育概況

1897（明治 30）年 4 月，伊澤學務部長在帝國會議中提出設置公學校的意

見，主張國語傳習所，不足以教化臺灣人，故議設公學校。37但因適逢臺灣總督

府預算的刪減，因此沒有實行。且自國語傳習所設立後，校數逐漸的增加，1897

（明治 30）年 4 月已有校數 16 所，分教場 34 所，這對於總督府經費預算的運

作上，已遭遇困難。但是，由於總督府教育當局對於國語傳習所甲科生所給予優

渥待遇的利誘下，以及加上教員們的大力勸學，地方的人民，對日式的新教育逐

漸理解。因此，由民眾自己出資產，希望設立國語傳習所分教場的情形逐漸增加。

另一方面，在總督府的立場而言，由於國語傳習所就學人數的增加，國庫負擔過

重，且通譯需要已趨於緩和，加上日語教育是屬義務教育的範疇，宜改由地方稅

辦理，以鞏固日語的推展。其構想為，由地方人民出資來建學校，然後有關教員

的薪水、旅費等由總督府來負責，以解決其經費不足的困境。

因此，任命總督府職員木下邦昌，教員淺井政治、高木正太郎、前田孟雄、

芝山豐平等人，組織「公學校模範學校規則調查委員會」，做為設立公學校的著

手準備工作。而後，總督府於 1898（明治 31）年 7月 28 日，以敕令第 178 號公

布了「臺灣公學校令」。其重要事項摘錄如下：

1.公學校設立必須由地方的知事廳長認可，而其設置維持的經費，由

地方的街庄（即現今的鄉鎮、村里）負擔。

2.公學校的種別、編制、教則由總督府來決定。

3.學生的學費，由其父兄負責繳納。

4.教職員的薪水及旅費，在街庄社負擔外。38

由國語傳習所發展至公學校，最大的不同點在於經費，前者是由國庫支辦，

後者則是由臺灣人民負擔。其次，將甲科生編入速成科，乙科生編入本科，也意

味著教育對象及重點的轉變。從另一方面而言，總督府表面上是順應地方人民的

要求，來普及初等教育，但實際上，總督府卻掌控對公學校的監督主控權，與發

放教職員的薪水、旅費外，其餘部分均透過地方來負擔其所有的經費支出。上述

狀況，除突顯出總督府的財政困境外，當然也可以看出對臺灣人在教育上的差別

37 伊澤修二，〈台湾の公学校設置に関する意見〉，《教育公報》第 196 號，帝國教育會，1897 年
7 月 5 日，頁 12。

38 李園會，《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台湾初等教育の研究》，瑞和堂，1981 年，頁 25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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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

在「臺灣公學校令」公布之後，同年 8月 16 日，總督府以府令第 78 號，發

佈「臺灣公學校規則」，全文共四章二十四條，其中第一條即明文規定：「公學校

是針對本島人子弟施德教、授實學，以養成國民性格，同時達到精通國語為本

旨」，且為專行教授日語，可視地方情形附設速成科。39

「臺灣公學校規則」，要點如下：

1.修業年限六年。

2.學生年齡八～十四歲。

3.教科包括修身、國語作文、讀書、習字、算術、唱歌、體操。

4.學年自二月一日～翌年一月三十一日，分二學期，二月一日～七月十日

為第一學期；九月一日～翌年一月三十一日為第二學期。

5.教授日數一學年共四十週，每週二八～三三時授課，但夏季放假前後可

縮短時間。

6.年中休假包括節日、週日、暑假（七月十一日～八月三十一日）、年末

年始休假（十二月二十九日～翌年一月三日）。

7.入退學需申請，且訂有操行查定及成績試驗。40

臺灣公學校規則和國語傳習所規則，最大的不同是增加了「修身」的科目，

而公學校教育的目的，除維持一貫地強調日語教育，與重視實學（即職業教育）

之外，更重視做為日本國民所必要的性格涵養。由此可觀，總督府想要透過教育

實施同化的意圖，並藉此達到將臺灣人同化成日本人的目的。

在「臺灣公學校規則」公佈後，在 1903（明治 36）年 1 月 9 日修訂規則，

將學年改為三學期。同年 5 月，將已編成之教科書列入授課使用。1904（明治

37）年，3月 1日，公學校規則進行全面性的改革，在課程方面，將作文、讀書、

習字合併於國語科中；將漢文科獨立成一科；女生加授裁縫；且依地方情況可加

授手工、農業、商業科。在授課時間上則減少三小時。另外在學生入學年齡上則

延長為 7～16 歲。並且廢速成科，改補習科以代之。在休假方面，則加入臺灣慶

典，同時亦可因農忙期而增加臨時休假。41

綜觀上述規則改正要點，顯示出幾個要點：1.重視實業教育，企圖教授臺灣

人職業技術，驅使臺灣人從事生產，達榨取臺灣經濟資源之目的。2.獨立漢文科，

以提升公學校之就學率。3.學齡的延長、學期與休假日的修改，均是為配合臺灣

的風俗習慣而修訂。

再者，原來設立的國語學校附屬學校，也因為公學校教育制度的實施而有所

39 〈府令第七八號〉，《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349 號，1898 年 8 月 16 日，頁 31～36。
40 〈府令第七八號〉，《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349 號，1898 年 8 月 16 日，頁 31～36。
41 〈府令第二四號〉，《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1492 號，1904 年 3 月 11 日，頁 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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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原有的第三附屬學校廢止，改稱「大龍峒公學校」，而原來的第二附屬學

校，改稱為第一附屬學校，第一附屬學校，改稱為第二附屬學校。這一連串的變

化，是根據 1902（明治 35）年 7 月 6 日總督府修正公布「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

規則」後更改的。同時同規則中規定，國語學校附屬學校教育的目的和內容，以

公學校規則的規定準用之。

公學校令及公學校規則的公佈實施後，舉凡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教則、

授課時數、編制、修業年限等等，均有明確的規定，以近代學校教育制度的立場

而言，這段時期臺灣人初等教育，雖然尚屬簡陋階段，但是不可否認的，臺灣人

的初等教育，可以說是已經確立。

不過在實際的教學現場而言，由於公學校尚屬於創始階段，在設備上不免有

校舍不完全以及教學器具不整備的情形。但是，儘管在經費有限的狀態下，為了

勸誘學生就讀公學校，甚至免費給予紙筆及課本，足見公學校缺乏學生就讀的窘

竟。然而公學校會遭受到此問題的主因，為父母多不願讓子女入學，而且當時一

般民眾認為，臺灣遲早會歸還中國，對新教育多採觀望的態度。即使有父母願意

將子女送至公學校就讀，仍會擔心受到臺灣同胞的報復而心存戒意。42再者，加

上臺灣人對於公學校的課程認識不清，將唱歌視為是培養傳統社會中賤業的倡

優、樂隊人才，甚至誤會學校教授體操科是為訓練作戰士兵的預備教育。43加上

民間傳言入公學校將喪失髮辮、或被帶至日本過奴隸般的生活等傳聞，44都使得

公學校在招募學生上遭遇阻力。

日俄戰爭過後，由於臺灣人見到日本的強大，意識到臺灣回歸中國希望的渺

茫，再者公學校的運作已經漸上軌道，在校舍建築以及其他設備上也亦見充實，

至 1904（明治 37）年之後，即出現學校數不足的情形，而欲入公學校就讀的臺

灣人子弟也年年的增加。再加上過去的法規已不合時宜，故總督府於 1907（明

治 40）年 2 月 26 日，以敕令第 14 號將原有的公學校令廢止，同時以律令第 1

號公佈新的「公學校令」。其重點為公學校教育的相關費用由地方住民負擔，並

強行徵收。同日，總督府又以府令第 5 號修正「臺灣公學校規則」，其要點規定

公學校教育的修業年限以六年為原則，但可依土地情況及民情將修業年限調整為

可延長至八年或縮短為四年，並強調彈性運用是其特色。然此改革據鄭梅淑的研

究指出，至 1910（明治 43）年止，八年制為九校，六年制八十四校，四年制合

本分校達一二五校，且地方廳還督令五十三校縮短為四年制。由此觀之，此與小

學校義務教育年限延長六年的作法背道而馳，也突顯出總督府對臺灣人子弟的差

別待遇。此外，又對入學年齡延長為七～二十歲，以謀求就學數的增加。不過卻

因學生年齡差距過大，以至於在教學上發生困難，導致學生程度差者退學的情形

發生。45

42 鄭梅淑，〈日據時期臺灣公學校之研究〉，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 年，頁 20。
43 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市：臺灣教育會，1939 年，頁 238。
44 鄭梅淑，〈日據時期臺灣公學校之研究〉，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 年，頁 20。
45 鄭梅淑，〈日據時期臺灣公學校之研究〉，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 年，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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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將透過表 2-5 的臺灣總督府各年度學事年報統計數據，來觀察自 1898

（明治 31）年起開始實施臺灣公學校教育制度後至 1911（明治 44）年之間的教

育概況。

表 2-5 1898（明治 31）～1911（明治 44）年公學校教育概況

學校數 學級數 兒童數 就學率 教員數

年度 （A） （B） （C） （﹪） 內地人 本島人 計（D）

B

/

A

C

/

A

D

/

A

C

/

D

C

/

B

1898 74 7838 127 120 247 105.92 3.34 31.73 ？

1899 96 9817 2.04 169 168 337 102.26 3.51 29.13 ？

1900 117 12363 2.19 231 222 453 105.67 3.87 27.29 ？

1901 121 16315 2.85 246 255 501 134.83 4.14 32.56 ？

1902 139 416 18845 3.21 241 312 553 2.99 135.58 3.98 34.08 37.43

1903 146 499 21406 3.70 264 385 649 3.42 146.62 4.45 32.98 40.39

1904 153 483 23178 3.82 242 378 620 3.16 151.49 4.05 37.38 44.00

1905 165 532 27445 4.66 254 420 674 3.22 166.33 4.08 40.72 44.08

1906 180 568 31798 5.31 281 455 736 3.16 176.66 4.09 43.20 55.98

1907 192 601 34382 4.50 293 459 752 3.13 179.07 3.92 45.72 57.21

1908 203 672 36898 4.93 322 557 879 3.31 176.84 4.33 40.84 54.91

1909 214 719 38974 5.54 331 617 948 3.36 182.12 4.60 41.11 54.21

1910 223 784 41400 5.76 329 673 1002 3.52 185.65 4.49 41.32 52.81

1911 236 867 44670 6.06 370 758 1128 3.67 189.28 4.78 39.60 52.52

資料來源：蔡禎雄，〈日本統治下台湾における初等学校教科体育の歴史的考察〉，

筑波大学博士論文，1991 年，頁 37、70。

從上表可明確的看出，1911(明治 44)年的學校數、教員數、兒童數和公學

校設立之初相比較下，學校倍增約 3.1 倍，教員數增約 4.5 倍，兒童數增約 5.6

倍。在就學率方面，則至 1906（明治 39）年時已突破 5﹪。

綜觀日治初期臺灣公學校的變遷，可以得知，公學校的發展在日俄戰爭後，

因為受到日本獲勝的衝擊下，以及教育關係者的努力，公學校教育才逐漸發展起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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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伊澤修二（1851～1917）
資料來源：今村嘉雄，《十九世紀に於ける日本体
育の研究》，東京：不昧堂，1967 年，頁 872。

第二節 臺灣近代初等學校體育運動的開端

清領時期的臺灣並無「體育」或「運動 （Sports） 」的名稱，也無此活動

內容。真正把它傳入臺灣的學校及社會上來實施，應是在 1895（明治 28）年，

日本佔領臺灣後之事情。更確切的說，它是藉著日本的軍警、官吏、產業界人士，

以及學校教師等相關人員陸續來臺後，並且透過學校教育制度的導入以及產業開

發的過程中，才將其具體的活動內容傳入並施行於臺灣社會之中，且延續至今。
46 然而，體育及運動是如何逐步播建在臺灣之中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課題。若從

學校教育的觀點來著手理解日治時期體育、運動導入的過程，以及透過學校體育

教學是如何影響當代的臺灣社會與民眾，似為解釋臺灣人接受體育及運動的一種

途徑。本文為了能夠清楚地探討臺灣初等學校體育、運動的起源，因此，首先將

針對清政府統治時的臺灣教育概況做一瞭解。其次，再藉著伊澤修二47對日本體

育界的貢獻以及由他一手所規劃、設計的臺灣近代學校教育計畫來探討臺灣初等

學校體育、運動的開端背景，最後透過國語傳習所與國語學校附屬學校體操科的

實施，來瞭解當時初等學校體育、運動導入的實際情況。

第一項 伊澤修二對日本內地體育界的影響

日本統治臺灣之前，是以孔孟思想為中心的書房

教育為主。1895（明治 28）年清朝將臺灣割讓日本後，

臺灣便開始受日本的統治。在此時近代學校也隨之導

入，臺灣新教育的設置，是來自出任第一任臺灣總督

府學務部長伊澤修二的規劃。

日本知名的教育家伊澤修二先生，致力於日本近

代文明教育，也積極地建立國家主義教育，除此之

外，伊澤對於日本近代學校體育的貢獻更是不可言

喻。舉例來說，1874（明治 7）年，伊氏在擔任愛知

46 相關研究可參考蔡禎雄，《日據時代台灣初等學校體育發展史》，台北：師大書苑，1997 年。
47 伊澤修二（1851～1917）為日本的教育家，於 1851（嘉永 4）年 6月 26 日，長野縣伊那郡高
遠誕生。在藩學道德學習漢學、擊劍、洋學、西洋式調練，1870（明治 3）年，被選為高遠藩
貢進生，進入大學南校就讀。1874（明治 7）年，伊澤以 24 歲的年齡成為愛知縣師範學校的
校長。翌年，前往美國麻薩諸塞州 （Massachusetts） 的橋水 （Bridge Water） 師範學校
留學，畢業後，隨即前往哈佛大學繼續學業，但由於接獲父親病危的消息，便匆匆結束學業，
返回日本。回國後，於 1878（明治 11）年時，擔任體操取調委員，同年，接任東京師範學校
校長補，並同時兼任起日本新創設的體操傳習所主幹。之後，先後歷任東京音樂學校、聾啞學
校校長、東京市議員、臺灣總督府民政局事務官、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最後，在任職東京
高等師範學校校長時，因為身體不適的因素下而退休。退休後，伊氏創立樂石社，並致力於吃
音矯正。請參閱，日本体育協会，《最新スポーツ大事典》，東京：大修書館，1987 年，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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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師範學校的校長的期間，即提倡遊戲教育，並以「唱歌遊戲」（為日後日本學

校舞蹈（ダンス）），實踐在幼兒與女子教育之中。481878（明治 11）年時，擔任

體操取調委員，對明治維新以後偏重智育的情況做出批判，同時引進體操術，來

因應日本國的實情，改正、改造體操術，49之後更彙整有關於新體操法的具體實

施方案，做成「新體操的方法」（日文原文為「新体操ノ方法」）。同年，接任東

京師範學校校長，並同時兼任起日本新創設的「體操傳習所」主幹。正巧此時又

適逢自美國來日的李蘭度（G.A.Leland,1850～1924）醫學博士的鼎力協助下，

整備體操傳習所的設施以及完善了教科課程。1879（明治 12）年，伊澤透過調

查、測驗體操傳習生、東京師範學校生徒與東京女子師範學校學生的體力後，作

成「活力統計表」50，並向文部省提出「新設體操成績報告」51，確認體操鍛鍊身

心的成效，成為推展學校體操的依據。

除上述具體事蹟外，伊澤修二的體育論也對當時體操傳習所產生極大的影

響，首先伊澤即提到「身體上的教育即是體育」，其相關內容如下：

其目的為發育肢體、完成組織、為孕育精神的場所，意即身體的強

健為心力的根基。52

伊氏的心身二元論的身體觀，結合生理學、醫學等的近代自然科學基礎，開

展出符合近代的身體觀。而後伊澤的體育論即透過東京師範學校、東京女子師範

學校以及體操傳習所的畢業生，傳播至日本各地。

第二項 國語傳習所與國語學校附屬學校體操科的實施概況

日本領臺初期，總督府統治臺灣最大的障礙，莫過於言語上的不通。因此，

48 日本的研究大多將 1874（明治 7）年時，由伊澤修二所倡導的「唱歌遊戲」，視為日本學校舞
蹈（ダンス）的起源。日本學校舞蹈的名稱，在 1926（大正 15）年、1936（昭和 11）年時，
文部省學校體操教授要目中以「唱歌遊戲」及「行進遊戲」分別來表示。「唱歌遊戲」亦即是
一種結合了唱歌與遊戲而成的遊戲活動。唱歌遊戲的設計，則是考慮到女子運動的不便與針對
幼兒教育所設計的活動，而「唱歌遊戲」也是日後學校舉辦運動會時不可或缺的項目之一。初
期著名的唱歌遊戲有「家鳩」、「風車」、「胡蝶（蝶々）」（此唱歌遊戲為伊澤修二所設計）等。
日本体育協会，《最新スポーツ大事典》，東京：大修書館，1987 年，頁 295、675。村山茂代，
《明治期ダンスの史的研究—大正 2 年学校体操教授要目成立に至るダンス導入と展開—》，
東京：不昧堂，2000 年，頁 22～27。

49 入江克己，《日本近代体育の思想構造》，東京：明石書店，1988 年，頁 37。
50 調查的目的，則是為了檢測體操對身體的發達、體力增強的結果，調查項目有：身高、體重、
胸圍、上臂圍、下臂圍、食量、肺活量、握力等。此為日本國身體檢查或是體力檢查的開始。
日本体育協会，《最新スポーツ大事典》，東京：大修書館，1987 年，頁 304。

51 此報告書的主要內容是為以調查東京女子師範學校、東京師範學校及體操傳習所學生身體體能
狀況過後，所製成的「活力統計表」來證實新設體操法的效果。能勢修一，《明治体育史の研
究—体操伝習所を中心に—》，東京：逍遙書院，1971 年，頁 69～73。

52 入江克己，《日本近代体育の思想構造》，東京：明石書店，1988 年，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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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統治上的迫切需要與為了建立同化教育的基礎，於是總督府便根據首任教育

主管伊澤修二所規劃出的臺灣教育事業藍圖，在 1896（明治 29）年 3 月 31 日，

以敕令第 94 號公布〈臺灣總督府直轄諸學校官制〉，設立「國語傳習所」與「國

語學校」，確立了臺灣初等教育機關。

在總督府設置國語傳習所的三個月後，即公布〈國語傳習所規則〉。據條文

所示，屬於初等教育性質的乙科生，其入學年齡為 8歲以上 15 歲以下，教授內

容除了日語以外，作文、讀法、習字、算術均為必修科目，每週授課 28 小時，

且可依各地情況或是由所長自行決定，教授地理、歷史、唱歌、體操、裁縫（限

女生）等選修科目。修業年限為四年。

另外，在國語學校附屬學校方面，設置第一、第二、第三附屬學校，並招收

臺籍青少年入學，以做為國語學校師範部學生實習教學之用的初等學校教育機

關。「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規則」則是在上述三所學校設立半年後的 9 月 25 日，

總督府以府令第 38 號公布。條文中規定臺籍生徒的入學年齡為 8歲以上 15 歲以

下，教授內容為修身、國語（日語）、讀書、作文、習字、算術、唱歌、體操，

每週授課 34 小時，修業年規定第一附屬學校為六年，第二、第三附屬學校為 4

年。由於，國語學校附屬學校具有普通教育之模範的性質，因此，在教授科目、

授課時數，均比國語傳習所充實。53

從上述中可以得知，日本統治臺灣初期，關於體操一科，在國語傳習是所被

定位為選修科目，另一方面，在國語學校附屬學校中則被定為必修科目。自此之

後，體操科即做為學校教育的一環，實施於臺灣近代初等學校教育之中，並延續

至今。然而，做為身體教育的體操科，為何會實行於臺灣教育之中？這就必須先

從日本統治臺灣之初談起。

自日軍進入臺北城後，對於城內的不潔與不乾淨等衛生狀況，早已留下深刻

的印象。不僅如此，日後在日軍向南爭討時，更飽受衛生不潔與傳染疾病的威脅。
54故首任總督樺山資紀早在日本治臺初始就提出重視「運動」，必須施予「健康」

與「遊戲」的建議，其在臺灣總督府的檔案中，已有記載：

茲因各地炎暑酷熱，以致駐軍或許欠缺必要之運動，本席惟恐危害

到至為重要之健康，雖已諭令各部團隊長，雖平安無事之日，亦應

對所管轄之士卒，課以輕易之業務，勸勉適當之遊戲，用以拯救以

上弊端，…蓋勞動，猶如諺語所云『戶樞不螻，流水不腐』之意。

樺山資紀55

此外，《臺灣日日新報》也曾報導：「對於在屬於熱帶地方氣候成長的臺灣小

53 蔡禎雄，《日據時代台灣初等學校體育發展史》，台北：師大書苑，1997 年，頁 38～40。
54 許佩賢譯，《攻台見聞》，台北市：遠流，2003 年，頁 100～102。
55 《臺灣總督府檔案中譯本》第一輯，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1992 年，頁 298～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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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兒童，就務必以體育為第一，常務健全身軀」56。以上的敘述都是有關臺灣

環境、衛生等所衍生出必須加強在臺日人體育運動的論述。那麼為什麼日本人認

為臺灣人也需要體育運動呢？接著讓我們先透過當時日人的觀察來瞭解。據木下

邦昌的觀察所示：「臺灣人生活習慣不良、不潔靜、不注重衛生，缺乏對健康、

體育與衛生上的認知，極需教化」57。再者，日治初期，日人特別注意臺人特有

的吸食鴉片、辮髮、纏足等陋習，並且陸續展開相關調查。如人類學者指出：吸

食鴉片不利於體格發展，以及發現鴉片煙癮造成煙毒的遺傳現象。另外，臺北醫

院醫師角田秀雄發現纏足造成婦人骨盤及人體扭曲變形。這些調查及論述突顯出

臺灣人文明低落與人種退化的狀態，之後，日人更將臺灣熱帶氣候、臺灣社會文

化、人種發展等做相關性的連結。58並且依據 1898（明治 31）年公佈的「臺灣公

學校規則」第九條「教授要旨」的指示：「健全身體發達，留意學生衛生，使知

悉鴉片之毒害」。這不外乎是出自伊澤修二所擬，就課程上採取體操為中心，加

強身體的鍛鍊，並以身體檢查與衛生知識等兩方面加強體操施行的成效。59

總括來說，上述的論述可以提供給我們思考與解讀的方向，或許在日治初期

由於臺灣的氣候環境、衛生，以及社會文化等問題，使得臺灣人在衛生、體格、

健康上，呈現衰退、不文明等現象，所以日本人才會認為需要透過體育、衛生的

教化，來改善臺灣人的體格，當然在此背後可能還隱藏著殖產興業與同化的目

的，而解決此問題最好的途徑，則可能可以透過近代學校教育系統，來教化臺灣

人對此的認知，故做為身體教育的體操科，才會實行於臺灣教育之中。

然而，體操科會透過近代學校的系統播建在臺灣初等教育之中，這或許與伊

澤修二也有著些許的關係。第一，由於伊澤曾在日本推行體操的經驗，以及對體

操的喜好，自然也反映在他所設計的臺灣學校課程中。60第二，若從人力資源的

角度來端看，伊澤在面呈樺山總督的第一份教育意見書即提到：「臺灣將來將成

為殖產興業之要地，因而其教育方針須以實業為主」。61當然，置身於日本殖民地

下的臺灣人民，其身體的健康強壯與否，也關係了殖民地「殖產興業」的發展。

再者，屬於象徵文明兒的體操，62在日本近代體育政策下，是具有「身體能力的

再生產」或是「勞動力的再生產」的意義存在，63其人力資源的利用，都是屬於

「殖產興業」重要的一環。第三，伊澤與樺山總督會面之時，曾提到希望將國家

56 〈開校紀略〉，《臺灣日日新報》（漢文），1908 年 12 月 04 日。
57 木下邦昌，〈臺北縣及各支廳管下學事視察復命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896（明治 29）
年乙種永久保存。

58 范燕秋，《疾病、醫學與殖民現代性：日治台灣醫學史》，台北：稻香，2005 年，頁 29～30。
59 范燕秋，〈日本帝國發展下殖民地台灣的人種衛生（1895-1945）〉，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論文，2001 年，頁 73。
60 E. Patricia Tsurumi 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宜蘭市：仰山文教基金會，1999

年，頁 222。
61 台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台北：台灣教育會，1939 年，頁 9。
62 原文為：體操是文明兒的象徵，也是開化上的必要。《臺灣新報》，1896（明治 29）年 10 月 29
日，一版。

63 入江克己，《日本近代体育の思想構造》，東京：明石書店，1988 年，頁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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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之教育實行於臺灣的想法，「使臺灣真正成為日本身體之一部分」。64在透過

近代學校裝置下，除了能以「修身」、「國語」來使臺灣人的內心變成日本人之外，

在外在的表現上，則透過「體操」來規律、改造臺灣人的身體規律以及衛生習慣

等。換句話說，伊澤欲以日本新式教育作為「同化」臺灣人的手段，其具有鍛鍊

日本國民健全身心的體操科，自然也成為教育臺灣人身體規律的新式教科之一，

使得屬於日本近代學校體操科，也隨即出現在新領地的臺灣近代學校之中。

誠如上述，臺灣體操科的教授，是隨著日本統治的開始而導入學校教育之

中。初期的臺灣學童所就讀的國語傳習所，將體操科的教授歸類於「視教學時間

情況，得以增加一至數科。」65的彈性科目，並不屬於必修科目。對於目的、內

容、方法在傳習所規則中並無記載，不過從《台灣教育沿革誌》中對於國語傳習

所教授方法中記載：「針對授課時間與授課時間的空隙來實施體操，專門用來矯

正姿勢，練習整列及步伐。」66此外，伊澤修二於 1897（明治 30）年 5 月 22 日，

為了實施臺灣公學校令之事宜，在帝國教育會上針對臺灣公學校的設立演講，提

到公學校應該實施的教育科目時，也提到唱歌和體操兩科，關於此伊澤作了以下

的敘述：「唱歌體操尚未有充分的教授時間，因此，現在採取正科時間之外，隔

天教授 30 分鐘的方式」。67在此同時，由伊澤所提出的「公學模範學校規則案」68

中又載明，小學科和中學科學科皆列入「體操」，每週教學時間是隔日，每次三

十分鐘，其教學程度規定：「體操是教授遊戲及體操，在教授體操上常注意學生

姿勢，肢體均衡成長，而且養成健康的身體，保持快活的精神，以及能遵守規律

的習慣」。從伊澤的解釋，略可得知當時體操科在學校中還尚未有明確的授課時

間，也無充分的時間可以來進行正式的教學。因此，此時期的國語傳習所體操科

尚屬實驗施行階段，也是體操科導入臺灣之初的開端。另一方面，透過伊澤對「公

學模範學校規則案」的規劃，也為未來成立公學校後的體操科教授時間、內容、

目的等，指引出明確的方向。

從伊澤的解釋中，略可得知當時體操科在學校中，還尚未有明確的授課時

間，也無充分的時間可以來進行正式的教學。因此，此時期的國語傳習所體操科

尚屬實驗施行階段，也是體操科導入臺灣之初的端序。

相較於國語傳習所的國語學校附屬學校則將體操科定位於必修科目，每週三

十四小時的課程中教授三小時的體操科，教授內容為「普通體操」69。701896（明

治 29）年「國語學校規則」中公佈的國語學校附屬學校體操科教授目的如下：

64 陳遠超，〈日本近代初級普通教育在台灣的移植—以國語傳習所乙科及國語學校附屬學校課程
為討論對象〉，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年，頁 17～18。

65 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市：臺灣教育會，1939 年，頁 173。
66 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市：臺灣教育會，1939 年，頁 210。
67 信濃教育會編，《伊澤修二選集》，長野：信濃教育會出版部，1958 年，頁 608～625。
68 伊澤修二，〈台湾の公學設置に関する意見〉，《教育公報》，195（明治 30 年 6月），頁 7-8。
69 普通體操：現今通稱為徒手體操或早操。蔡禎雄，《日據時代台灣初等學校體育發展史》，台北：

師大書苑，1995 年。
70 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市：臺灣教育會，1939 年，頁 560~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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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操的教授是要保持正確的姿勢，注意肢體的均齊成長，並常常保

持健康的身體和快活的精神，及養成遵守規律的好習慣，是為要

旨。71

據上述條文，清楚可見，體操科的教授是為了矯正生徒姿勢的不良，同時也

能訓練遵守規律，以及發展身心的健康。若從國語傳習所教授方法與國語學校附

屬學校體操科教授目的一同來觀看，「矯正姿勢」是乎是此時期殖民者對臺灣生

徒最大的要求，同時也是體操科教授的重要目的之一。那為什麼臺灣學校生徒需

要「矯正姿勢」？原因在於，當時的臺灣人體格的不良與姿勢的不正確，此時官

吏、醫生、教育關係者也均有指出，而且從當時的身體檢查結果也顯示出這樣的

情形。72此外，第三附屬學校的生徒過去因接受書房不規律的教育，上課僅僅三

小時就開始呈現疲勞倦怠。列隊法的教授正好可以做為矯正此不規律的習慣。73宜

蘭國語傳習所更指出體操「教授管理主要是，將來自支那不規律的風氣給予矯

正，出入教室時採用兵式行進法來實行，主要是給地方的書房等顯示一個良好的

模範。」74採用兵式行進法、列隊法等來做法來矯正學童的姿勢，似乎是當時共

通的做法，很明顯地與教授普通體操的內容有些出入。

如果再從國語學校附屬學校體操科教授內容進度來看，更可以發現當時的教

授內容主要是以「兵式體操」75為主體，來做為改正臺灣人姿勢不良的習慣及訓

練遵守規律的方法。關於國語學校附屬學校體操科教授內容概況請參見表 2-6。

71 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市：臺灣教育會，1939 年，頁 560。
72 蔡禎雄，〈日本統治下台湾における初等学校教科体育の歴史的考察〉，筑波大学博士論文，1991，
頁 45～46。此外，身體檢查結果，請參閱臺灣總督府，《臺灣に於ける学校兒童に関する調査
研究》，1923 年，頁 11～22。若從現今的觀點來看，姿勢的不良是會間接地導致身體健康不佳，
產出一些諸如：脊椎側彎、關節退化、關節偏移等的慢性傷害。在日治初期，或許是日本當局
也有考量到此因素下，故才需要行「矯正姿勢」。

73 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市：臺灣教育會，1939 年，頁 712。
74 此時期宜蘭國語傳習所的教諭三屋大五郎為日本體操傳習所第五屆畢業生，再加上宜蘭國語傳
習所擁有運動場千餘坪，故宜蘭國語傳習所會實施兵式行進法，是可想而知。臺灣教育會，《臺
灣教育沿革誌》，臺北市：臺灣教育會，1939 年，頁 184。木下邦昌，〈臺北縣及各支廳管下學
事視察復命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896（明治 29）年乙種永久保存。

75
兵式體操：即為整隊、行進等的操練之法，稱為兵式體操。蔡禎雄，《日據時代台灣初等學校
體育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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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國語學校附屬學校體操科教授內容進度表（1897～1898 年）

時間
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體操科

教授內容進度

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體操科

教授內容進度

國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體操科

教授內容進度

1897 年 9 月 教授排隊之法

1897 年 10 月 整頓法初步、左右轉
複習前月實施項目，並無新進度，

等熟練之後，考慮實施進度

1897 年 11 月 練習上月的項目，及行進法 姿勢之調整、步行、行進法 複習前月項目，只能迅速整隊

1897 年 12 月 行進、快步走（跑步﹞ 步行、行進法、整隊法 體操整隊、整隊法

1898 年 1 月
行進、隊伍由一列變成二列，

二列變成四列
徒步行進法、矯正術 徒步行進法

1898 年 2 月 行進及停止 整隊法 行進法之練習

1898 年 3 月 整隊法 整隊法 行進法

1898 年 4 月 整隊法及正面行進 整頓法初步、遊戲一、二種 隊伍之整隊法

1898 年 5 月 時間外酌情為之
複習停止間之轉向、及向左、

右轉

第一學年乙組：整隊法初步

第二學年乙組：整隊法

1898 年 6 月 時間外由各教員酌情為之 方向迴轉練習
第一學年乙組：整隊法

第二學年乙組：整隊法

1898 年 7 月 複習

1898 年 8 月

1898 年 9 月 整頓法 整頓法複習 休

1898 年 10 月 行進及矯正術第一節 整頓法練習前月進度
第一學年乙組：整隊法初步

第二學年乙組：隊列法、徒手體操

資料來源：請參考當年度當月之〈第一附屬學校事務報告〉、〈第二附屬學校事務
報告〉、〈第三附屬學校事務報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二十
九年乙種永久保存第十六卷、明治三十年乙種永久保存第二十一卷。

歸納上表，第一、第二、第三附屬學校的體操科教授內容是以整頓法、整隊

法、行進、隊伍變換、矯正術為主要授課內容，而這些授課內容不外乎是屬於步

兵操練的基礎，藉由整隊、行進、整頓的反覆訓練或許可以達到「保持正確的姿

勢」或是「規律的習慣」。正由於上述國語學校附屬學校與國語傳習所在教授體

操科時，是以兵式行進法、整隊法、整頓法等為主要的授課內容，對於第一次接

觸體操科的臺灣人來說，難免會產生與徵兵相關聯性的誤解。而且，當時滯留在

廈門的臺灣人也因為害怕日本政府使舉國民眾皆服兵役，不敢回臺。76雖說當時

媒體曾對臺灣民眾解釋：「新領國的臣民」不用服兵役；再加上，總督府也不斷

76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王洛林監譯），《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臺以後治安狀況(上)》，
臺北：海峽學術，2000 年，頁 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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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澄清，似乎還是改變不了民眾的觀念。77其實在實施新教育之初，最不受民眾

所接受的是唱歌和體操兩科，認為體操科的教授是為日後徵兵做準備，78排斥更

是激烈，甚至用罷課來表示。加藤元右衛門在其十年回憶中指出：「如果教授體

操，將會被認為是為他日徵兵做準備，學生因此而逃避入學，在不得已的情況下，

只好停止教授體操，也將體操器械收到看不見的場所。」79不僅是家長擔心，學

童對體操其實也抱持沒什麼好感，就教學現場觀察的指出：第一附屬學校的體操

是生徒最列等的技藝；第三附屬學校生徒，喜歡唱歌，但對體操則是呈現反感的

情形。80或許從當時學生入學的年齡中可以得到一些啟示，國語傳習所（乙科生）

的入學年齡是八至十五歲；81第三附屬學校則是十六歲以下可入幼年科就讀。82對

當時的臺灣社會來說，對體操並無清楚的概念，如果看見學校教授年齡較大的學

生兵式行進法、整隊法等，會有徵兵的聯想是正常的情況；學生本身，在參與體

操的訓練後，也當然會害怕畢業之後被徵調。雖說日本教育者將體操的觀念架構

在儒家價值體系中的文武概念上，並且借用西周的論述賦予儒家道德的色彩。也

透過媒體傳遞「帝國不僅修文必兼習武」、「有文武並行之道，其教授法之善，不

已高出尋常萬萬也哉」等觀念。83但是從事實上看來，還是不被當時的臺灣人所

接受。

故日後伊澤修二在制定公學校體操科時，便將具有軍事訓練意涵的兵式體操

排除在體操科之外。再者，當時的社會狀況還處於尚未安定的情狀下，反日運動

也還在進行中，當局認為如果對臺灣人教授體操科，反而會喚起臺灣人的軍事團

結。84再加上學生對體操科的教授，感到厭惡與學童家長的反對，認為教授兵式

體操是為將來徵兵做準備的情形下，因此教育當局在制定公學校體操科內容時，

將兵式體操的教授給排除在外。這樣的情形是有別於日本人的小學校，所沒有的

情形。

體操科導入臺灣初等學校教育之時，在國語傳習所中並無詳細的規定，雖說

沒有明確的授課目的、內容、方法、時間，但是從僅有的文獻中，約可得知當時

是以矯正姿勢為主要目的，其授課內容及方法可能是在正科時間外實施，以整列

與兵式行進法為主。另一方面，在國語學校體操科則有明確的教授目的、內容與

授課時間，其目的大致上也與國語傳習所相同，都是為了矯正學生的身體姿勢，

77 謝仕淵，〈殖民主義與體育－日治前期(1895-1922)臺灣公學校體操科之研究〉，桃園：國立中
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頁 59。

78 台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市：臺灣教育會，1939 年，頁 238。
79 加藤元右衛門，〈十年前の思ひ出〉，《臺灣教育會雑誌》79 號，1908 年 10 月，頁 31。
80 《臺灣新報》，1897 年 10 月 29 日，一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簒》，1896（明治 29）年乙種永
久保存 16。

81 台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市：臺灣教育會，1939 年，頁 168。
82 台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市：臺灣教育會，1939 年，頁 712。
83 謝仕淵，〈殖民主義與體育－日治前期(1895-1922)臺灣公學校體操科之研究〉，桃園：國立中
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頁 57～58。

84 蔡禎雄，〈日本統治下台湾における初等学校教科体育の歴史的考察〉，筑波大学博士論文，1991
年，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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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授課內容與時間上，則規定每週教授三小時的普通體操。但從實際的教授內容

來看，則是實施屬於兵式體操中的步兵操練為主。由於上述國語學校附屬學校與

國語傳習所在教授體操科時，是以兵式行進法、整隊法、整頓法等為主要的授課

內容，對於第一次接觸體操科的臺灣人來說，難免會產生與徵兵相關聯性的誤

解、學童的厭惡與引來學童家長的反對。綜合來說，在體操科導入之初，或許是

因為臺灣人的身體姿勢不良，也存有不規律的習慣，因此，才會藉由體操科來矯

正臺灣人的身體，進而藉此鍛鍊臺灣人的身心，以達規訓之目的。

第三項 初等學校體操科的實施概況

一、小學校體操科的實施概況

1897（明治 30）年，以日本人為對象所設置最初的初等教育機關為「國語

學校第四府屬學校」，根據「國語學校第四附屬學校規程」（府令第 28 號）第十

七條所載有關體操科的目的如下：

體操以均衡身體之成長，使其健康，以快活的精神，使其剛毅，此

外，需養成遵守規律之習慣為要旨。85

此體操科的目的與 1891（明治 24）年日本內地所公佈的「小學校教則大綱」

第十一條完全相同。

1902（明治 35）年 4月 1日，總督府基於日本內地學校規則的改正下，以

府令第 24 號公佈「臺灣小學校規則」。其中第十七條對體操科的目的規定如下：

體操是要使身體各部均齊的發育，使四肢的動作機敏，藉以保護全

身的健康、精神的快活，使其剛毅，兼而養成遵守規律和崇尚協同

的習慣為要旨。86

有關於體操科的目的，一直到 1941（昭和 16）年的「國民學校令」以及「國

民學校規則」公佈前，都與日本內地的「小學校體操科指導目標」相同不變。87

從上述的體操科目的來看，對於小學校兒童身體方面是在於發展身體各部均

齊的發育，以及身體動作的機敏為目的；在精神上則是以「快活」、「剛毅」為主。

85 文部省內教育史編纂會編，《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第十一卷》，東京：龍吟社，1964 年，
頁 76～77。

86 文部省內教育史編纂會編，《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第十一卷》，東京：龍吟社，1964 年，
頁 181。

87 有關日本內地學校體育運動相關的法令與實施，可參考濱田義明，《學校體育運動ニ関スル法
令並ニ通牒》，東京：目黑書店，1939 年。竹之下休藏、岸野雄三，《日本近代学校体育史》，
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8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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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在身、心上的要求外，另外也重視「規律」、「協同」習慣的養成，也是顯現出

社會對於學童身體期待的要求。

在探討小學校體操科的目的後，接著則要說明有關當時體操科的內容與方

法。首先先說明國語學校第四附屬學校的體操科內容與方法，依照同規程的記述

如下：

初學年課與適宜之遊戲，逐漸加上普通體操，男兒授與部分兵式體

操。第五學年以上，男兒主要課與兵式體操；授與女兒普通體操或

是遊戲。

依據體操教授而養成之姿勢，應該時常保持。88

從上述所記載所示，說明了小學校體操科的內容與方法為遊戲、普通體操、

兵式體操（依教科課程表，三學年以上教授）。此外，另有規定體操科每週教授

時間為男子三小時、女子二小時。

1902（明治 35）年，總督府公佈「臺灣小學校規則」中有關於體操科每週

教授時間為男、女均為三小時，其內容與方法記載如下：

尋常小學校最初課與適宜之遊戲，逐漸加上普通體操，高等小學校

授與普通體操或是遊戲，男兒應該加授兵式體操。依據土地之情況，

體操教授時間的部分或是教授時間之外，應該授與適宜之戶外運

動。依據體操教授而養成之姿勢，應該時常保持。89

此規則若與「國語學校第四附屬學校規程」相比較，小學校體操科的內容依

然是遊戲、普通體操、兵式體操，不過在課外時間外，則新增應該舉行適宜的戶

外運動。

大體而言，在臺日本人的初等教育機關，為了能與日本內地做一接軌，故在

小學校規則公佈之前，大多以日本內地為準則。當然，做為學校教育一環的體操

科自然也不例外，在內容上除了沒有教授游泳外，其他都大致相同。而沒有教授

游泳的原因，很有可能是遭遇到缺乏設施、衛生安全與指導者等困難下，才沒有

列入實施。

1907（明治 40）年，「臺灣小學校規則」改正，其修業年限延長至 6年，原

本的高等小學校 1、2學年對應成為小學校的 5、6學年，並教授兵式體操。亦即，

小學校體操科的教授內容確立由普通體操、遊戲與兵式體操三部分所構成。不

過，具體的內容與方法在同規則中並無明示。另一方面，自日俄戰爭後，隨著日

88 文部省內教育史編纂會編，《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第十一卷》，東京：龍吟社，1964 年，
頁 76～77。

89 文部省內教育史編纂會編，《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第十一卷》，東京：龍吟社，1964 年，
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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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勝利，日本帝國軍部權力的高漲，以做為軍事國民教育的體操科逐漸受到重

視。在學校體育方面，由於明治末期瑞典體操與海外新教育思想的滲透，文部省

遂全面重新再檢討體操科，在加上受到帝國陸軍的介入下，因此委託永井道明將

學校體操與軍事教練重新做一整合。並在 1913（大正 2）年將其具體化，成為日

本最初公佈的「學校體操教授要目」。此教授要目也很快地成為臺灣小學校的要

目準則，由於此教授要目不在本研究的探討範圍內，故在此省略。在此值得特筆

的是就在此要目公佈後，臺灣公學校體操教授的指導上，有了教材的統一、學年

教材分配的依據等重要意義，深深影響日後公學校體操科教授要目的作成。

在體操科實際教授的現場，由於資料的保存不易與佚失的情況下，以下主要

以《臺灣教育會雜誌》所刊載有關打狗小學校的資料，試著來說明當時小學校體

操科教授的概況。

打狗小學校於 1907（明治 40）年 5月 24 日創設，當時有 27 名學童。之後

隨著學童數的增加，校舍擴建了 3次，90並且於 1910（明治 43）年，新建室內體

操場。91有關該校體操科的教學是如何舉行，其記載不明，不過若是從該校「打

狗小學校施設要覽」中的記述，仍可窺探出體操科可能實施的樣貌。在該要覽中

的訓練方針中指出，為貫徹教育勅語的趣旨與實現禮儀、信義、規律、勤勉、清

潔的校訓，92其訓練方法如下：

1.在朝會舉行聖者的自省、校長的訓話、合同體操。

2.在教室、走廊、運動場、飲水室、洗足場等地訓練禮儀、信義、規

律、勤勉、清潔。

3.強調施行姿勢、動作、言語等的學習訓練。93

在養護方面，為圖求身體的完全發達，重視衛生的觀念、運動的興趣以及鍛

鍊，其鍛鍊方法如下：

1.體操：普通、兵式、器械體操。

2.遊戲：自由競爭、團體遊戲。

3.運動會：一年舉辦一次。

4.隨時實施遠足、登山。

5.一年實施一次休學旅行。

6.洗臉後實施深呼吸。94

90 〈打狗小學校の沿革〉，《臺灣教育會雑誌》121 號，1912 年 4 月，頁 70。
91 〈打狗通信〉，《臺灣教育會雑誌》99 號，1910 年 6 月，頁 55。
92 〈打狗小學校施設要覽〉，《臺灣教育會雑誌》127 號，1912 年 11 月，頁 70。
93 〈打狗小學校施設要覽〉，《臺灣教育會雑誌》127 號，1912 年 11 月，頁 71。
94 〈打狗小學校施設要覽〉，《臺灣教育會雑誌》127 號，1912 年 11 月，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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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衛生方面有清潔法的實施、飲水場與洗足場的設置、衛生講話、傳

染病的預防等措施，一年舉行二次的定期身體檢查。95

打狗小學校以貫徹教育勅語以及校訓的訓練方式來實施教育，是為該校的特

徵，並且以學童的身體發達為目的實施體操科的教學，其重視衛生的觀念與運動

興趣的培養是值得注意，特別是在課外時間所實施一年一度的運動會，或許也可

間接地傳達出學校展現體操科實施成果的舞台。

再者，據蔡禎雄考察 1897 年至 1911 年之間小學校體操科實際的實施概況指

出，在附屬學校時期體操科的內容為遊戲、普通體操以及兵式體操，但是有關具

體的實施內容與方法不明，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學校有運動場的設立。之後，同校

改稱為「臺北第二小學校」，其具體的內容依然不明。在此時期，雖說臺北第一、

第二小學校體操科的教授狀況無法從直接的資料得知，但是從該二校舉辦運動會

的記錄可以窺探出當時的學童對體操科應該不陌生。再者，日本內地學校運動會

自 1877（明治 10）年過後開始普及，此時期運動會也是置於獎勵學校體育、學

習成果發表的位置，故運動會的營運方法與運動項目內容等，也可反映出學校體

操科的動向。96

在瞭解有關小學校體操科的目的、內容、方法與教學概況過後，接著再讓我

們透過當時的官吏、教員、醫者、家長等對體操科見解來探討體操科的實施評價。

1.在體操科的目的方面，認為為了兒童的健康，學校體育的獎勵最為重要。
97而且，現在的小學校的體操科，與公學校相同有著被藐視的情形，小學

校兒童對於團體、規律的觀念薄弱，應該透過團體遊戲加以矯正。98

2.在體操科的內容與方法上，則是提到：本島的氣候與內地相異，有關兒童

的運動量、倦怠感與健康上，在教授時應該注意。99因此，委託教員研究

與考察體育獎勵的政策。100且若與日本內地兒童的身體發育狀況相比較

下，有偏差的傾向，故應注意兒童身體的養護。101而有關於身體的健康，

應以適合氣候風土的設施施行。102

3.在體操科的設施上，由於本島的氣候與日本內地相異，日光的直射較內地

95 〈打狗小學校施設要覽〉，《臺灣教育會雑誌》127 號，1912 年 11 月，頁 70。
96 蔡禎雄，〈日本統治下台湾における初等学校教科体育の歴史的考察〉，筑波大学博士論文，1991，

年，頁 44。
97 持地六三郎，〈台湾教育に就いて〉，《臺灣教育會雑誌》43 號，1905 年 10 月，頁 4。
98 前川治，〈公學校教育に於ける体操科の價值〉，《臺灣教育會雑誌》97 號，1910 年 4 月，頁 7。

武內貞義，〈予の眼に映じたる台湾小學校兒童〉，《臺灣教育會雑誌》100 號，1910 年 7 月，
頁 54～59。

99 〈本島ニ於ケル內地兒童教育ノ特徵〉，《臺灣教育會雑誌》1號，1901 年 7 月，頁 65～66。
100 持地六三郎，〈台湾教育に就いて〉，《臺灣教育會雑誌》43 號，1905 年 10 月，頁 5。
101 石川彥太郎，〈殖民地に於ける母國人の教育に就いて〉，《臺灣教育會雑誌》138 號，1913 年

10 月，頁 10。
102 〈學事會議席上に於ける內田民政長官閣下の訓示要領〉，《臺灣教育會雑誌》124 號，1912

年 7 月，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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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所以應該設置室內體操場。且校園運動場應種植綠地、防風林以及草

坪。103

4.在課外體育活動方面，在《台灣教育雜誌》中提到：運動會耗費時間、金

錢、勞力，各學校必定需比較其優缺點，以謀圖運動會的發展。104

上述的見解與主張，無疑是傳達出加強對體操科的基本認識，與獎勵學校體

育。而且，學校當局對於體操科的功能有著相當的期待，故研究與比較日本內地

兒童的身體發育狀況，考察出適合殖民地日本兒童的教授方法。此外，由於臺灣

的氣候的關係，室內體操場與校園運動場的設置，均使得小學校教科體育的實施

可能得以正常化。而運動會的出現，更是使得學校有機會展現體操科實施的成果。

二、公學校體操科的實施概況

1898（明治 31）年臺灣公學校令及臺灣公學校規則公布之後，臺灣人的初

等學校教育已經確立。其中，有關體操科的目的，在同規則第十條中有明確的規

定，其目的如下：

體操的教授，是要學生經常的注意姿勢，和肢體的均一成長，而且

保持健康的身體，和快活的精神並養成遵守規律的習慣，是為要旨。
105

它同樣地，將姿勢的正確性，列為體操科的目的之首要重點。1904（明治

37）年，臺灣公學校規則修正公布，其第十四條之條文，將體操科的目的修正為：

體操是要使身體各部均齊的發育，使四肢的動作機敏，藉此保護增

進全身的健康，及精神的快活，兼而養成遵守規律和崇尚協同一致

的習慣。106

這次的修正，主要是將注意學生的姿勢刪除，而加上協同一致的詞句。教授

體操科的目的也很明顯的看出，除了要鍛鍊身體保持健康之外，還重視守紀律、

合群的精神訓練。而本次的規則修正後，體操科的目的和日本人的小學校之體操

科的目的，已逐漸的接近。

前述，1898（明治 31）年公布的臺灣公學校規則中，有關體操科的規則條

103 石川彥太郎，〈殖民地に於ける母國人の教育に就いて〉，《臺灣教育會雑誌》138 號，1913 年
10 月，頁 10。

104 〈臺北第二小學校運動會次第〉，《臺灣教育會雑誌》44 號，1905 年 11 月，頁 54。
105 文部省內教育史編纂會編，《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第十一卷》，東京：龍吟社，1964 年，

109 頁。
106 文部省內教育史編纂會編，《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第十一卷》，東京：龍吟社，1964 年，

頁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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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除了明示體操科的目的外，明定體操科為必修科目，每週授課 2小時，其

內容為遊戲和普通體操（國語學校附屬學校的體操科每週授課 3小時）。但這項

規則的頒布，因未考慮纏足女童運動不便運動的情形，引起教師在教學上的困

擾，遂有學校向當局建議，能否就女童無法學習的狀況而廢除這項課程。107於是

1904（明治 37）年，臺灣公學校規則修正公布的條文中，有關體操科的內容方

法（第十四條）增加了：「本科目授課之時，最初以遊戲為主，漸漸的加入普通

體操，而女子學童，則以適當的遊戲教授為主」108的規定，體操科的授課方式之

明示，也給予教員們一種方便。

1898（明治 31）年所公布臺灣公學校規則，對於體操科的教授內容以有明

載，與先前最大的不同點在於「遊戲」課程正式的載於授課內容之中。然而，在

公學校規則公佈之初，相較於其他科目下，對於體操科教授的明確內容並無說

明。不過，在同年十一月六日總督府以府令第一 0三號追加發佈有關於體操科的

具體上課內容，說明一、二年級教授遊戲及普通體操，三至六年級則授予普通體

操。109或許是當局和教育者已經發現，不僅是學童家長對體操科的不諒解，甚至

連學童本身也對體操科帶有些許的厭倦感。故因此，在初入公學校時，先採較具

有誘發性的遊戲來吸引學童對體操科的喜愛。其實，在日本領臺初期，國語傳習

所為了要吸引學生的注意，便就曾在學校實施遊戲。例如：1896（明治 29）年，

恆春國語傳習所在開學典禮後，實施奪旗、單腳競走、兩人三腳等遊戲；1101897

（明治 30）年 11 月 23 日國語學校附屬學校聯合運動會中，先後實施了奪旗競

走、單腳競走、兩人三腳、障礙競走等項目。111以上兩例在結束後，都有賞與賞

品以獎勵生徒，更加強了學童對遊戲的喜愛，且有具有勸學的目的。在公學校成

立之後，遊戲在體操科的教授中是被明定，兒童對體操遊戲的喜歡更是逐漸地加

深。據 1908（明治 40）年，當時美國領事 Julean H. Arnold 觀察的情況說到：

運動遊戲中展現的歡樂，是本地漢人教育最有希望的現象，下課的

15 分鐘，公學校操場和西方學校一樣生氣蓬勃，漢人兒童喜歡參與

遊戲的樂趣，班際和校際運動會經常舉辦，不只是學生樂在其中，

家長看到子弟參與這些運動，也有意外的驚喜。112

也就是說，當時的兒童對於遊戲的喜愛，使得兒童本身在不知不覺中也接受

107 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3 期，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 年，頁 12。。

108 文部省內教育史編纂會編，《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第十一卷》，東京：龍吟社，1964 年，
頁 243。

109 台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市：臺灣教育會，1939 年，頁 232~238。
110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簒》，1896（明治 29）年乙種永久保存 13。
111 《臺灣日日新報》，1897 年 11 月 25 日，三版。
112 轉引自林正芳譯、E. Patricia Tsurumi，《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宜蘭市：仰山文教基金會，

1999，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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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體操科的教授。此外，若再從當時的彰化公學校校長會議中，更可得知，當局

已然瞭解學童對於遊戲的熱愛，也採行了用遊戲來勸誘學童出席，進而提高學童

的出席率。其對體操的內容做了以下三點決議：

1、 在平日課外的時間、學校的附近從事散步及快活的遊戲等，以

振奮學生的身心。

2、 假日實施戶外運動及遠足。

3、 快活遊戲，其種類有：輪飛、草地網球、拔河、旗取、豆囊、

源平競走、毯投、西洋鬼子遊、繩飛、單槓等。113

透過體操遊戲獎勵學童出席的辦法，其實不難發現其中第三項的遊戲競技，

是較屬於運動會的主要內容，若再綜合上述三點，更是間接地點出學校舉辦運動

會，或許是一種最好吸引學童的方法與就學獎勵的方案。

上述討論了有關總督府當局與學校方面對體操科所做的轉變與努力，可是實

際上的成效又是如何?臺灣人就此迅速地接受體操科並扭轉對它的印象了嗎?事

實上，臺灣人對教授體操科還是一直存有著厭惡感和徵兵的餘慮。根據蔡禎雄對

公學校設立初期，臺灣民眾對體操科厭惡的理由列舉如下：

1、學生及其父兄，對日式教育尚不理解，認為漢文教育才是唯一，

而日文教育是不事生產的閒業，因此輕視它，連帶的對體操科也

不想學習。

2、對體操科認識不足，認為教授體操，是為徵兵做準備；教授遊戲，

則是教學生去遊玩。體操科的學習，會使學生的品德下降，因此，

對體操科感到厭惡。

3、由於公學校入學的學生，大部分是中下階層子弟，他們認為，有

學問但吃不飽飯，上體操科，對於將來的生活無益。

4、當時的臺灣人，男人瓣髮，女人纏足的社會型態，這樣傳統的習

慣，對於以身體運動為中心的體操科，有其不適。114

除了透過蔡氏的考察之外，再加以詳看幾個當時的史料記載，更可以清楚瞭

解當時臺灣社會民眾對體操科的厭惡和徵兵的疑慮，以及概念不清楚者依然眾

多。

首先，從站在教學第一現場教師的觀察來看，鈴木金次郎在十年回憶中就寫

到：「明治 30～31 的時候，人民對於新教育的目的尚未瞭解，認為體操科的教授

113 〈彰化廳公学校會議〉，《臺灣教育會雑誌》4 號，1902 年 3 月，頁 50~51。
114 蔡禎雄，〈日本統治下台湾における初等学校教科体育の歴史的考察〉，筑波大学博士論文，

1991 年，頁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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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將來徵兵做準備。看見兒童乘坐鞦韆，就覺得會有危險。因此，缺席者眾多，

甚至一同不來學校的也有。」115由於學童的缺席讓當局深深的體驗到臺灣人對體

操科的缺乏認識，所以才會引發此觀念的產生。可是，公學校成立之初，如果沒

有學生來就讀，或是學生常缺席甚至是罷學，根本就很難達成殖民地政府教育同

化的目的。於是，這時期必須透過教師致力於勸學活動，對學生及家長說明體操

科的意義，舉例來說，仲田朝由在出席獎勵法提到：「說明遊戲體操對人生是如

何的必要，公學校對教授兒童的身體是如何的留意，也說明體操科並沒有要培養

士兵的意圖來為民眾解決疑惑。」116此說法正是提供教師從事勸學說明時的基本

綱要，並且必須對勸學的對象特意強調「體操科的教授目的並不是為了要培養士

兵」，以解除民眾對徵兵的疑慮。

其次，再從當時臺灣民眾方面來解讀、瞭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首先，

我們必須清楚知道當時公學校入學的年齡。公學校規則公佈之初，規定年滿八歲

至十四歲可入學；1904（明治 37）年，則修改並規定七歲至十六歲可入學；1907

（明治 40）年，又放寬至 20 歲。117從以上的入學年齡觀察，對於年紀較大的學

生，在入學前與接觸過體操科的教授之後，會有徵兵的顧慮是可想而知。這樣的

想法在當時的臺灣社會是非常普遍的風氣，且《臺灣日日新報》也曾報導：「國

家領臺為久…中略…風氣未開以為入學校及須訓練武藝，以備將來抽兵或以為專

教邦文而不教漢文而不願其入校。」118再者，賴和也曾聽年紀較大的朋友說過：

「讀日本書會被捉去當兵」。加上賴和本身自己在上體操科時也表示：「體操也不

似遊戲了，那按規照矩的動作，也使人討厭。」119或許是因為體操科的教授乏味，

使得學生內心非常厭惡體操科，故時常不去學校，120其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的體操

教授更是引起學生對徵兵傳聞的擔心。而且，對嬌生慣養的富家子弟來說，更是

忌諱學校諸運動，故入學公學校就讀尚不踴躍。121此外，不僅是學生這樣想，當

家長在廣場上看到學生上體操課時，認為體操科是為了將學生訓練成軍人，以備

將來徵調，所以也群起反對體操科，贊成學生罷學，122就算是「子弟有志從學而

父母聽信謠言亦必互相出阻而不願其入校肄業者比比然也」。123家長以及學生對

體操科的不了解，所產生的徵兵謠言，導致的罷學、缺席、甚至是不進公學校就

學的舉動，使得體操科的推展受到莫大的阻礙。然而據《臺灣教育沿革誌》指出，

115 鈴木金次郎，〈十年前の思ひ出〉，《臺灣教育會雑誌》79 號，頁 27。
116 仲田朝由，〈出席獎勵法二〉，《臺灣教育會雑誌》31 號，頁 21。
117 文部省內教育史編纂會編，《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第十一卷》，東京：龍吟社，1964 年，

頁 106、239、306。
118 〈風氣既開〉，《臺灣日日新報漢文》，1899 年 4 月 18 日，二版。
119 賴和著、林瑞明編，〈無聊的回憶〉，《賴和全集 新詩散文集》，臺北：旭昇，2000 年，頁 230

～232。
120 〈本島學生思想的變遷〉，《臺灣日日新報漢文》，1901 年 5 月 5 日，二版。
121 〈新學不興〉，《臺灣日日新報漢文》，1906 年 4 月 24 日，五版。
122 〈本島學生思想的變遷〉，《臺灣日日新報漢文》，1901 年 5 月 5 日，二版。
123 〈風氣既開〉，《臺灣日日新報漢文》，1899 年 4 月 18 日，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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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體操科與兵役的聯想，一直持續到日俄戰爭前後。124但是，《臺灣日日新報》
在 1908（明治 41）年時，仍還是有為了澄清體操科的目的而做報導，並且說明

體操科對兒童身體健康的好處，更指出「世人不察，輙目為軍士之演習，其見亦

左矣。」125的想法，可見抱持此觀念的臺灣人依然還是存在。

雖說，當時臺灣社會民眾對於體操科存有厭惡以及徵兵的疑慮，但是，在總

督府當局者的決斷下，把體操科，列為學校課程的必修科目來實施以後，學生及

其家長，已漸漸的理解而接受。再者，鶴見曾在《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中將體

操科視為學生抉擇是否進入公學校就讀的誘因，並且進一步說明校際運動會的舉

辦，不僅使學生樂於其中，還讓在旁觀看的家長有意外的驚喜。126就學校體育教

學與運動會的舉辦而言，正說明日治時期體育觀念的萌芽與建立。此外，游鑑明

更論及有關日治時期體育與女子身體解放的關係，並在其論述中提及，女學生在

公學校運動會的表現，初期因女子體育尚未發達與纏足的影響下，在參與運動會

的項目多半為帶有遊戲性質的輕便活動，之後由於運動訓練不斷增強，和競賽的

增加下，使得女學生除了能在此培養體力與解放身體外，更獲得運動的樂趣。127

亦即，體操科與運動會之間的關係密切，或許在體操科播建在臺灣社會之時，透

過運動會的舉辦，使得臺灣人有機會去認識體操科。進一步來說，運動會可能也

扮演著傳遞體育、運動觀念下的最佳展示場所。

第三節 臺灣初等學校運動會的雛形

第一項 臺灣初等學校運動會的源起背景

由於臺灣在清領時期的教育機關中，並無體育或是運動的概念之下，因此在

學校教育之中是不教授體育，更別提及有過舉辦類似性質的活動。自日本領臺

後，透過近代學校教育制度的導入，將體操科列為授課科目後，自此，臺灣學校

教育中才有所謂的體育，或者是運動相關活動的舉辦，也才開啟運動會舉辦的端

序。由於，伊澤修二所規劃的臺灣教育計畫，是具有隱藏著「同化」臺灣人的目

的。因此，做為日本小學校活動之一的運動會，也成為鍛鍊臺灣人具有日本國家

臣民身體的最佳同化道場。為什麼可以如此來說？首先，簡單地說明運動會在日

本小學校所扮演的角色及目的。1880 年後半，由於森有禮強力提倡由國家論的

觀點來訓練兒童身體的規律，以調教國民的身體，透過兵式體操以及遊戲競爭來

124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臺灣教育會，1939 年，頁 238。
125 〈體操一科〉，《臺灣日日新報》（漢文），1908 年 8 月 1日。
126 請參考林正芳譯、E. Patricia Tsurumi，《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宜蘭市：仰山文教基金會，

1999 年，頁 49。
127 可參考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3

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 年 6 月，頁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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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近代化、國家化的身體，而且透過運動會來檢視身體訓練後的成果，藉以展

現「忠君愛國」與「國風教育」。128其次，運動會的舉辦所帶來對日本近代國家

國民身體的規訓上，也有著不可言喻的效果，特別是在小學校中，運動會是實踐

知識道德身體的場所，也是訓練的道場，同時也具有集團訓練的性質，因此在運

動會舉辦的同時，更必然能夠培養出遵守秩序的精神。129再者，在森有禮獎勵下

所舉辦的運動會，更是留給地方行政長官、教師、地方有力者等鮮明的印象，其

中，也深深地影響了日後來臺擔任第一任學務部長的伊澤修二。1893（明治 26）

年 11 月，伊澤到愛知縣海東海西地方造訪時，就曾經被帽章上繡有「森」字，130

且充滿活力進行兵式操練的學校生徒，強烈地感動。以下將內容摘要如下：

選擇大約中午，抵達津島的市街，遙遠的那一方，學校生徒現在就在

進行兵式操練，整整齊齊地排列，是自回國後不曾見過…（中略）…

為了我們特地到學校，表演兵式體操。大喜之下趕快去參觀生兵操練

與銃槍術。那樣的熟練，的的確確含有士兵的精神，被此所驚，不知

覺中，感動地流下眼淚。

伊澤修二131

上述由伊澤所發表的感言中，就能體現出森氏獎勵運動會舉辦的目的與功

效，而此效果更是深深地感動伊澤，並且深刻地體認到透過運動會所能呈現的具

體成效，更留有強烈的印象。是什麼樣的具體成效，使得伊澤會如此的感動呢？

這可能就必須從伊澤修二在 1890 年 2 月，創立「國家教育社」時開始說起。「國

家教育社」其宗旨為致力於推動「忠君愛國」的思想，要言之，「國家教育社」

即是在「闡明國家主義之教育，鼓吹忠君愛國之大主義」。132然而，在當伊澤看

到運動會的舉辦情景時，充分地感受到在運動會的活動中，可以具體呈現國家主

義教育的成果，以及培養出忠君愛國的情操，就在這樣的情境之中，伊澤所致力

推行多年的理念，在此會場中被表現出來，因而使得伊澤深受感動。由此看來，

或許是伊澤修二有所體悟到，原來透過運動會的舉辦，或許可以成為培養國家主

義，或者是體現忠君愛國思想的最佳檢視場所。

在探討完日本內地小學校運動會對伊澤影響的過後，緊接著則須開始說明運

128 吉見俊哉，〈ネーションの儀礼としての運動会〉，《運動会と日本近代》，東京：青弓社，1999
年，頁 20～29。

129 山本信良、今野敏彥，《近代教育の天皇性イデオロギー 明治期學校行事考察》，東京：新
泉社，1987 年，頁 53。

130 該校帽章上繡有「森」字的原因為，森有禮巡視該校兵式操練後，為感念森氏的賞賜，才繡
上「森」字。請參考，山本信良，《学校行事の成立と展開に関する研究》，橫浜：紫峰圖書，
1999 年，頁 163。

131 山本信良，《学校行事の成立と展開に関する研究》，橫浜：紫峰圖書，1999 年，頁 371～372。
132 伊沢修二君還暦祝賀会編，《楽石自伝教界周遊前記》，東京：国書刊行会，1980 年，頁 179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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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會在臺灣的萌芽背景。對伊澤修二而言，學校教育的主要目的，乃在於培養學

生忠君愛國的思想，而且，據他自己所言，他與樺山會面之時，曾提到希望將國

家主義之教育實行於臺灣的想法，「使臺灣真正成為日本身體之一部分」。133在透

過近代學校裝置下，除了能以「修身」、「國語」來使臺灣人的內心變成日本人之

外，在外在的表現上，則透過「體操」來規律、改造臺灣人的身體規律以及衛生

習慣等。然而，為了能夠徹底的呼應伊澤所提出的養成忠君愛國的思想，以及「從

人心之底端，使臺灣日本化」，進而達到「尊崇皇室、敬愛本國、重視人倫，已

養成本國之精神」134的目的，相信除了透過學校正式教科教學外，在課外活動教

育上如何來進行此目的，也就成為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因此，引進移植屬於日本

明治近代學校教育中的一些具有養成忠君愛國的臣民行事活動，135也就形成重要

的同化裝置之一。或許就是在移植這些學校行事的同時，136原屬於日本小學校特

殊行事之一的運動會，也就隨之引入在臺灣初等學校教育之中，並且延續至今日。

第二項 臺灣初等學校運動會的雛形—遠足運動

從目前可見的各種文獻資料來看，有關學校舉辦運動會一詞最早是在 1896

（明治 29）年 7月份國語學校事務報告中，在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附屬學校主

事職務規定第三條八項提及：「有關學生運動會事項」應呈報校長之後處理。137雖

說，在日本統治之初即有舉辦運動會的念頭與有這樣的條文出現，但是在實際上

據可見的文獻所示，一直要到 1897（明治 30）年 11 月 23 日時，才第一次有以

運動會為名所舉辦的活動。138那在這之前是否有與運動會類似的內容或是形式在

臺灣的初等學校中舉行這樣的活動呢？根據許佩賢的研究中指出：「日本時代最

早舉行的學校運動會是 1896（明治 29）年 12 月 12 日，由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

校所舉辦的「遠足運動」。許氏也將此活動視為臺灣學校運動會的濫觴的源頭。139

133 陳遠超，〈日本近代初級普通教育在台灣的移植—以國語傳習所乙科及國語學校附屬學校課程
為討論對象〉，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年，頁 17～18。

134 臺灣總督府直轄國語傳所規則第十三條。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市：臺灣教
育會，1939 年，頁 171。

135 日本明治期學校行事，是以圍繞著培養忠君愛國的臣民為最終目的。此外，佐藤秀夫在其論
文中提及：「森有禮注目學校行事的機能與作用，並且提出可做為國家主義教育儀式，特別是
可做為臣民教化的有力手段」。當時的學校行事有：祝日儀式、國家相關儀式、學校相關儀式、
遠足、展覽會、學藝會、運動會等。請參考，山本信良，《学校行事の成立と展開に関する研
究》，橫浜：紫峰圖書，1999 年，頁 6、31～36。

136 據許佩賢的研究指出：學校行事（がっこうぎょうじ），是指除了課堂上課外，經過特別設計，
賦予各種意義的各種學校活動。而且，學校各種教育活動，大多是參照日本內地已施行的方
式，再因應新領土特殊情況加以修正而後施行於臺灣。請參考，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
學校》，臺北市：遠流，2005 年，頁 275～277。許佩賢，〈台灣近代學校的誕生—日本時代初
等教育體系的成立（1895～1911）〉，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1 年，頁 48。

137 〈明治二十九年七月份國語學校事務報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896（明治 29）年乙種
永久保存 16。

138 〈附屬學校聯合運動會〉，《台灣新報》1897 年 11 月 25 日。
139 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臺北市：遠流，2005 年，頁 296～297。許佩賢，〈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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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許氏會將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的「遠足運動」視為臺灣學校運動會的濫

觴？再者，為何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會以「遠足運動」為名來舉行運動會，而

不以直接以運動會為名稱來舉辦？為探討與解釋此現象，則必須將問題點先拉回

日本內地舉辦運動會的情形後，才能夠清楚地來做說明臺灣初等學校運動會的起

源。

首先，先說明什麼是「遠足運動」。日本明治初期的遠足運動是指選定一校

外地，然後步行至此目的地，舉行遊戲、體操等活動後，再返校的行事。這樣的

行事在當時會以「遠足」、「遠足運動」、「遠足運動會」、「生徒運動」、「運動會」、

「野外運動」、「校外運動會」等名稱來稱之。且會利用校外的廣場、平原、海岸、

寺院內等地來舉行此活動的原因，除了是因為校地狹小外，還結合了遠足郊遊與

近代的體育活動，形成名為運動會的體育行事。140而這樣的方法可以說是初期運

動會的形式，這樣的形式或許也呼應了坪井玄道所提倡的「戶外運動法」141，同

時也將踏青、遠足、行軍與運動會結合在一起實施。也是日本 1887（明治 20）

年代，學校運動會的主要形式。142

日本小學校的運動會，在 1885（明治 18）年以前就有一些舉辦的事例。但

一般而言，是自 1885（明治 18）年後，才開始普及舉行。143根據平田宗史分析

日本明治時期運動會的秩序冊後，將明治期的運動會區分成三期：第一期，1885

（明治 18）年至 1887（明治 20）年；第二期，1888（明治 21）年至 1900（明

治 33）年；第三期，1901（明治 34）年至 1912（明治 45）年。第一期，也就是

本項亟欲探討運動會初期的形態。此期在日本大約只持續三年的短暫期間，由於

運動會的特殊性，再加上為了普及的因素下，因此當時的教育雜誌大多都做了詳

細的報導。根據報導的內容分析過後，此時期有兩個特徵。第一，由於當時各學

校的教員、學生人數不多與學校沒有足夠的空間之下，運動會的舉辦形態是由數

學校的學生到鄰近寬廣的空地、海邊、神社境內、練兵場等地集合舉辦，而且是

結合「運動會」和「遠足行軍」兩種活動來實施。第二，在舉辦項目上大約有三

種類至十種類左右，主要有：徒手體操、啞鈴體操、球竿體操等體操項目；兵式

體操、列隊運動、行進遊戲等軍事教練項目；賽跑、跳高、跳遠等競爭項目；拔

近代學校的誕生—日本時代初等教育體系的成立（1895～1911）〉，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
博士論文，2001 年，頁 223～224。

140 能勢修一，〈明治期の体育—豐岡小学校日誌から—〉，東京：逍遙書院，1971 年，頁 146～
155。此外，在豐岡小学校的學校日誌中，有記載 12 個有關日本明治時期小學校舉行遠足運
動的事例，

141 坪井玄道於 1878（明治 11）年開始任教於體操傳習所（類似今日的體育師資培育學校），有
關戶外遊戲的理念請參考其著作《戶外遊戲法（戶外運動法）》，金港堂，1885 年。

142 山本信良、今野敏彥，《近代教育の天皇性イデオロギー 明治期學校行事考察》，東京：新
泉社，1987 年，頁 182～189。

143 根據大日本教育雜誌、各府縣教育雜誌、學校沿革史等資料所示，日本各府縣最初的小學校
運動會大致上是在 1885（明治 18）年至 1887（明治 20）年時，才開始舉辦。詳細內容請參
考，山本信良，《学校行事の成立と展開に関する研究》，橫浜：紫峰圖書，1999 年，頁 166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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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奪旗、兩人三腳、障礙競賽等遊戲競爭項目。144 就平田宗史的研究而言，

只有將日本明治初期運動會的分期與各期舉行內容項目的特徵，對當時的運動會

也僅只有說明是結合遠足行軍與運動會，並沒有詳加地解釋其性質、轉變過程與

舉辦運動會時所使用的名稱。因此，必須再透過吉田豐的研究進一步地來說明。

據吉田豐分析 1885（明治 18）～1888（明治 21）年，日本香川縣的小學校

運動會的成立與發展得知，運動會的成立與發展是經歷「行軍運動會」、「遠足運

動會」、「聯合運動會」三個歷程（如圖 2-2 所示）。「行軍運動會」是受到兵式體

操的強烈影響下，以擬戰的方式舉行。「遠足運動會」則是遠足到一定點後舉行

運動會。「聯合運動會」是以傳授新興運動項目，而後以體育獎勵運動會來做一

發展。一直到 1897（明治 30）年左右，此三類型的運動會是以相互重疊的方式

舉行。145

圖 2-3：運動會的成立與發展

資料來源：吉田豐，〈香川県体育史に於ける運動会の意義【1】—明治大正期—〉，

《四国学院大学論集》第 28 期，四国学院大学，1973，頁 118。

雖說，吉田豐所研究的結果—運動會的成立與發展模式圖，無法推論至全日

本各地的運動會舉辦事例。不過，卻可以透過此瞭解當時運動會在名稱上多樣性

的變化。再者，在運動會所具有的重層性格下，使得當時無法明確地與「行軍」、

144 平田宗史，〈わが国の運動会の歷史〉，《運動会と日本近代》，東京：青弓社，1999 年，頁 99
～101。

145 吉田豐，〈香川県体育史に於ける運動会の意義【1】—明治大正期—〉，《四国学院大学論集》
第 28 期，四国学院大学，1973 年，頁 11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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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足」做一分別，而這樣的情況，到了 1900 年左右與「遠足」無法區別的運

動會仍是多見。146像這樣的行軍運動會、遠足、遠足運動、野外運動、校外運動

會等，在活動內容上或多或少都有存在著些許的差異，但在以遠足、運動會做為

校外的體育行事的性質是不變。而且，使用列隊運動在到達目的地時，改以進行

體操遊戲，這都是明治初期一般運動會的模樣。亦即，明治初期的運動會是以遠

足運動的形態來舉辦。並且，得知當時的通例是以行軍或是遠足的方式到校外廣

闊的場地舉行體操與遊戲項目。147

然而，運動會是如何獨立自成一體，據山本信良的研究指出：1887（明治

20）年前後的初期運動會，是到 1897（明治 30）年後半才定型化。這樣的運動

會的發展是隨著時代的軌跡從對智育到德育、體育的注目與從文明開化到富國強

兵、臣民養成的強調。若以熱心體育發展的長野縣運動會為例，正可說明運動會

定型化過程的發展。在 1887（明治 20）年左右，長野縣的運動會，由於人數少

以及運動場未整備下，一開始多以郡為單位組織的聯合運動會來舉行。至 1897

（明治 30）年代，郡下聯合小學校運動會是以呼籲體育的振興來舉辦。在日清

戰爭中，痛感國民體力的低落，以及受到日清戰爭風潮後的運動會，不僅是培養

體力、還鼓舞少年的軍國戰意志氣。亦即，運動會在日清戰爭後，更進一步組織

化，並且成為鼓舞戰意志氣高揚的手段。而且，在邁入明治期後半，從原本在校

外舉辦的運動會轉變至在自校校園中舉行後，運動會才從遠足、擬戰、運動、登

山、兔狩中獨立出來。148

從平田宗史、吉田豐、山本信良的研究得知，遠足、遠足運動是明治初期運

動會的形式，這樣形式的運動會是融合行軍、遠足與體操遊戲而成，具有重層的

性格，也就是因為具有這樣性格的因素下，當時的運動會才會被賦予多樣性的名

稱來稱之，而這樣無法與行軍、遠足性質區別的運動會樣貌，可能一直延續到

1900 年代左右。因此，當我們將焦點拉回臺灣學校運動會的起源時，就會發現：

雖然在國語學校附屬學校條例中是以「運動會」來稱之，但在實際的教學現場上，

可能由於臺灣學校尚處於成立的階段，在學生人數不多、師資不足、學校缺乏足

夠的活動空間與校地，149以及受到日本內地對於運動會還尚未明確地與行軍、遠

足做一區分下，所以臺灣學校遂以「遠足運動」的形式來嘗試舉行、舉辦運動會。

而這樣的情形，也就正說明「遠足運動」為臺灣學校運動會的濫觴。以下將藉著

表 2-7 日治初期臺灣學校舉辦「遠足運動」的實際例子來進行說明。

146 吉見俊哉，〈ネーションの儀礼としての運動会〉，《運動会と日本近代》，東京：青弓社，1999
年，頁 14～15。此外，在當時連福沢諭吉也對「遠足」、「運動會」無法做一區分。請見，白
幡洋三郎，，〈福沢諭吉の運動会—近代スポーツと日本人の身体観考〉，，《運動会と日本近代》，
東京：青弓社，1999 年，頁 75。

147 山本信良，《学校行事の成立と展開に関する研究》，橫浜：紫峰圖書，1999 年，頁 168～169。
148 山本信良，《学校行事の成立と展開に関する研究》，橫浜：紫峰圖書，1999 年，頁 170～173。
149 台北國語傳習所與淡水國語傳習所都有提及校地狹小的問題。請參考，《臺灣總督府公文類

纂》，1896（明治 29）年乙種永久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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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日治初期臺灣學校「遠足運動」一覽（1896～1906 年）

編號 時間
運動會類型
（名稱）

學校 地點/內容/人數 資料出處

1 1896.12.12 遠足運動 第一附屬 →和尚洲（今蘆洲） 士林誌

2 1897.05.16 遠足運動 國語學校 →枋橋（今板橋）（61 人）
M30 乙永.國語學校
報告

3 10.25 修學運動 第一附屬 →北投
M30 乙永.國語學校
報告

4 11.07 野外運動 國語學校

學校→東門→錫口→座渡船至對岸、
唱軍歌、賽跑、遊戲→劍潭寺→大龍
峒（70 餘人，其中包含臺灣生徒有 23
人）。

1897.11.13 台灣新

5 11.18 生徒運動 第三附屬 稻江→火船→淡水→看軍艦（20 人） 1897.11.18 台日漢

6 12.04 遠足運動 第二附屬
至八芝蘭第一附屬附近，讓學生拔數
十珠樹木回校

M31 乙永.國語學校
報告

7 1898.03.08 遠足 第一附屬 到淡水港軍艦操江號，看其發砲及各
種演習

M31 乙永國語學校報
告書

8 03.24 遠足運動 第一附屬 到社仔州三角埔邊遠足運動
M31 乙永國語學校報
告書

9 05.12 遠足運動 第一附屬 到劍潭寺遠足運動（分教場女學生
40，男學生37）

M31乙永國語學校報
告書

10 1899.02.17
台東國語傳習
所

領學生至鯉魚山，途中參觀日本瓦製
造所。至原野後，賽跑數次、自由遊
戲。

M32乙永國語傳習所
長事務月報

11 03.18 遠足運動
國語學校及附
屬中學生科

在學校長及教官之率領下，從八芝林
入北山，迂迴紗帽山，到北投。

M32乙永國語學校報
告書

12 03.28 春季運動 八芝蘭公學校
分教場（士林街）→劍潭寺→渡船→
圓山公園；遊戲→渡至大龍峒

士林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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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2.28 八芝蘭公學校 枋橋→林本源邸 士林誌

14 1900.01.20 遠足 國語學校學生
講習員中學科

枋寮（今中和）、枋橋
M33乙永國語學校報
告書

15 01.21 遠足 第二附屬 公館街附近
M33乙永國語學校報
告書

16 01.22 遠足 第一附屬 枋橋，體操遊戲（60餘人）
M33乙永國語學校報
告書

17 04.12 春季遠足 八芝蘭公學校 →北投 士林誌

18 04.14 生徒運動 三田公學校 登大肚山→夜宿牛罵頭公學校 1900.04.19台日漢

19 07.08 運動 台北師範 擺街堡枋寮庄看製冰廠 1900.07.12台日漢

20 10.10 運動 國語學校
港仔嘴，過渡→枋橋→林家花園（200
餘人）

1900.10.17台日漢

21 12.01 遠足 八芝蘭公學校
→台北城內、板橋，旅團觀兵式，物
品陳列館，樟腦局，製藥所。

士林誌

22 1901.05.09 遠足運動會 國語學校聯合
師範學校

上午五時出發（士林）→淡水→乘建
昌丸溯淡水河

1901.05.09台日
1901.05.10台日漢

23 05.09 遠足運動 第二附屬，中
學科

枋橋→枋寮 1901.05.12台日

24 10.01 秋季運動會 八芝蘭公學校 至北投遠足 士林誌

25 11.25
三校合併運動

會

恆春豬朥束國
語傳習所（生
蕃學童）、恆
春公學校、車
城公學校

恆春豬朥束國語傳習所生蕃學童（於
修學旅行途中）→恆春，會合恆春公
學校生徒→參觀征臺上陸紀念碑→抵
車城（稍做休息）→會合車城公學校
生徒→海邊，舉行三校合併運動會

1901.12.14台日

26 1906.04.15 三學校運動會
新竹公學校、
新竹小學校、
中港公學校

新竹公學校校長率生徒300餘人至香
山庄開運動會，至香山曠野之間遇新
竹小學校校長亦率生徒100餘人，至竹
南一堡遇中港公學校校長亦率生徒
100餘人，於是三校生徒聚會600餘
人。始為陡坡高山之運動，各校長各
為先導，各生徒從之，登香山之顛，
稍做休息後，下香山至製鹽場，觀製
鹽之法度。之後，相與詠國歌而歸。

1906.04.26台日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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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新報》

及許佩賢，〈台灣近代學校的誕生—日本時代初等教育體系的成立

（1895～1911）〉，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1 年，頁

314～316。

備 註：1.本表僅就目前筆者所見資料整理，必然有所缺漏。

2.「M30 乙永」表示《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 30 年乙種永久保

存。「台日」為《台灣日日新報》，「台日漢」為漢文版；「台教」為《台

灣教育會雜誌》，「台教漢」為漢文版；「XX 誌」為該校沿革誌。

觀察上表中 26 個遠足運動的事例，可得知當時所使用的名稱有：「遠足運

動」、「修學運動」、「野外運動」、「生徒運動」、「遠足」、「春季運動」、「運動」、「遠

足運動會」、「秋季運動會」、「運動會」等 10 種名稱。若再從內容活動觀之，我

們還可以發現更有趣的現象，例如：在 1901（明治 34）年 5月 9日，由國語學

校與師範學校所聯合舉辦的「遠足運動會」，雖名為遠足運動會，但其行事內容

卻無到一目的地之後，進行遊戲、競走等活動，僅只有遠足參觀。同年 10 月 1

日，由八芝蘭公學校所舉辦的「秋季運動會」，也是具有相同的情形。這樣類似

的情況一直到 1906（明治 39）年 4月 15 日，由新竹公學校、新竹小學校、中港

公學校共同舉行的「三學校運動會」中，仍可以發現這樣的現象，而此次的舉辦

內容，則是做遠足登山與參觀活動。相反地，在 1900（明治 33）年 1 月 22 日，

由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所舉行的「遠足」，確有進行體操遊戲。

緊接著在看 1901（明治 34）年 11 月 25 日，由恆春豬朥束國語傳習所（生

蕃學童）、恆春公學校與車城公學校所聯合舉行的「三校合併運動會」，當日報

導如下：（底線為筆者所加，以下同）

恆春豬朥束國語傳習所生蕃學童於修學旅行途中，在恆春與恆春公

學校生徒會合後，前往車城，途中參觀征臺上陸紀念碑，抵車城後，

稍做休息，再與車城公學校生徒一起出發至海邊，舉行三校合併運

動會。150

從此次三校合併運動會的例子來看，恆春豬朥束國語傳習所是在修學旅行的

途中會合恆春公學校的生徒後，一起遠足至車臣，途中更參觀了具有宣揚大日本

帝國國威的征臺上陸紀念碑，至車臣後，再與車臣公學校一起遠足至海邊，舉行

三校合併運動會。像這樣結合修學旅行、遠足、運動會的形式，正是符合日本明

治初期遠足運動會的模式。

透過上述的幾個事例，恰好正說明此時期運動會的形式是包含有行軍的意

圖，與結合遠足、運動兩種活動一同來實施，且富有的多樣化與重層的性格。因

150 〈恆春豬朥束國語傳習所修學旅行〉，《台灣日日新報》，1901 年 1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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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以遠足運動為形式的運動會，就成為臺灣初期學校運動會的一種過渡形式。

而這樣無法與遠足運動做出一明顯區分的過度時期，則大約是持續到 1901（明

治 34）年左右。若與日本內地相對照之下，更可發現在這樣無法區分的時間點

上，臺灣有可能是比日本內地稍慢。若再加上自 1897（明治 30）年 11 月 23 日

後，專以「運動會」為名稱所舉辦的運動會，那就更加顯得雜亂難分。151再者，

就目前可見的史料，進一步來說，自臺灣在 1895（明治 28）年被日本統治起至

1906（明治 39）年之間，臺灣學校的運動會很有可能存在著以具有「遠足運動」

與「運動會」性格的兩種主要形式。其相互重疊點可能介於 1897（明治 30）～

1906（明治 39）年之間，當然也有可能隨著地區的差異而歷經更長的時間。

圖 2-4：臺北鳥瞰圖

資料來源：李欽賢，《台灣的古地圖：日治時期》，台北縣：遠足文化，2002 年，

頁 94～95。

151 有關自 1897（明治 30）年 11 月 23 日後，專以「運動會」為名所舉辦的運動會，將會在第三
章臺灣初等學校運動會的風貌中做一清楚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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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遠足運動的形式、內容與意義

據文獻所示日治時期臺灣學校最早舉行「遠足運動」是在 1896（明治 29 ）

年 12 月 12 日，由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所舉辦。152此次活動是由老師帶領學生

由第一附屬學校集合後，出發至和尚洲（蘆洲）的遠足運動，其路線與移動方式，

據許佩賢的推測指出，極有可能是搭船至蘆洲之後，再步行至目的地。153翌年，

1897（明治 30）年 11 月，位於大龍峒的國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也舉辦名為「生

徒運動」的類似活動，當時的報導如下：（句讀為筆者所加）

國語學校第三附屬設在大龍峒內，生徒約以百計，主事君為桑原謙

藏餘四五位教員。此回令生徒每日運動身體以保一身，是亦衛生上

之要着也。昨日桑原君，引導二拾個生徒從稻江乘坐火船直到淡

水，縱覽軍艦，午在傳習所歇食午飯，至四五點鐘乃歸回學校。蓋

臺灣人素本伏守故園，未曾出外一遊，雖有所見，無異井底之蛙，

桑原欲令該生徒於運動中更加閱歷計誠得也。154

從此次的活動可以得知主事者對臺灣人足不出戶，如井底之蛙，並且認為運

動的目的可以強健保身、保健衛生，甚至還可透過遠足運動的過程，讓學生增加

閱歷。亦即，在日治初期的遠足運動除了可運動身體外，還附加上體育以外的目

的。155

1899（明治 32）年 2月，臺東國語傳習所也舉辦類似的活動，活動記載如

下：（底線為筆者所加，以下同）

十七日天氣極為晴朗，所以帶領學生至鯉魚山麓之曠野，行至途中

赴日本瓦之製造所，用口頭講解其製造之順序，方法及耐力，與台

灣瓦做比較。又在原野上嘗試賽跑數次，為自由遊戲，玩至快樂盡

興，歸所時已中午。156

臺東國語傳習所此次所舉辦的活動形式，明白的記錄了行進方式、路線以及

途中吸收新知識的活動。此次的活動顯然與前項所述日本 1887（明治 20）年代

152 《（士林國小）沿革誌》，士林國小校史室藏。
153 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臺北市：遠流，2005 年，頁 296。
154 〈生徒運動〉（漢文），《台灣新報》，1897 年 11 月 18 日。
155 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臺北市：遠流，2005 年，頁 296～297。
156 〈國語傳習所長事務月報〉，《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899（明治 32）乙種永久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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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動會形式有著相同的模式。緊接著再看由第一附屬學校改制後的八芝蘭公學

校，在 1899（明治 32）年 3月所舉辦的「春季運動」行事記錄：

上午十時率領所有學生自分教場出發，至劍潭寺小憩，於該渡船場

搭船，到圓山公園，進行快活遊戲，下午三時渡至大龍峒船橋歸校。
157

八芝蘭公學校所舉辦的「春季運動」與上述的事例一樣，都有記載當時的活

動過程。不過，除了可以透過初等學校的事例來瞭解當時的情況之外，若再藉由

當時國語學校舉辦的野外運動，將更可以洞悉當時遠足運動會舉辦的內容、方法

與活動路線，據臺灣新報 1897（明治 29）年 11 月的報導：（句讀為筆者所加）

本月七日午前七時，城內南門國語學校教員生徒共七十餘名，從東門

新道至錫口街往該處教會堂休息片時，出視街中狀況即赴渡船場，搭

船渡過對岸原野互唱軍歌、競走、游戲晝食後，再由基隆河岸遶過劍

潭寺，玩水觀山，然後言旋一路安步當車，轉瞬間已至大龍峒，同入

第三附屬小學校小憩，午後五時歸校。此一行也本地生徒二十三名穿

鞋徒步，殊多疲勞之色，爾後接續運動則習慣自然元氣振興精神活潑，

其有益於衛生豈淺鮮哉。158

上舉的五例，皆是說明日治初期臺灣運動會將「遠足」、「行軍」、「遊戲」、「運

動」相結合的活動，而這類似的活動可將其視為臺灣學校運動會的源頭。159其中

在第三、四、五的事例中都清楚載明，遠足運動的地點、行進路線160、遊戲活動，

甚至還記載中途的活動，這樣的事例都道盡臺灣學校運動會的濫觴。再者，透過

上述的事例，約可大概地推測出日治初期臺灣初等學校舉辦遠足運動的進行模式

（如圖 2-5）。首先在活動當天，在自校集合生徒，然後一路採用行軍或做列隊

運動前進，到一定點稍做小憩或是參觀，其參觀的地點有：軍事演習場所、日本

157 《（士林國小）沿革誌》，士林國小校史室藏。
158 〈運動官骸〉（漢文），《台灣新報》，1897 年 11 月 13 日。
159 許佩賢對於臺灣運動會的起源也有相同的看法與見解。請參考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

校》，臺北市：遠流，2005 年，頁 296～300。
160 當時在臺北適合一日行程的遠足路線有：1.臺北出發後，自古亭庄向東往宜蘭街道約一里，

出六張犁，登山後再向東北走二里半，至山坡，向北西數町行後，過錫口街向西行一里半後
返回。2.經六張犁及三張犁，往東至深坑。3.由臺北向東行一里半，出錫口街，渡河後沿河
岸向北西走，約二里到劍潭圓山。4.經圓山公園、士林街、北投溫泉，至淡水港。5.出臺北，
由士林新街女學堂前，走金包里路的新道往東，出草山庄，迂迴紗帽山東麓，登七星山。6.
出臺北，北往八芝林北投，由紗帽山的西邊登大屯山。7.出大稻埕，向西渡河，往西北行過
和尚洲，向北登觀音山。8.出臺北城大南門，經景尾新店至屈尺。9.由艋舺龍山寺前，向南
出枋寮，在向西行數里，出枋橋，再向北行數里出海山口，之後往東行數里後即至大稻埕。
除記載此九條路線外，更有詳細記載沿途之風景、人文特色、景點等，請參考甲二生，〈遠足
を勸む〉，《台灣日日新報》，1900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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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製造所、製冰場、製藥所、樟腦局、征臺上陸紀念碑、製鹽場等地，而這些地

點，不外乎是一些先進與文明的場所，以表示新知識的吸收、「殖產興業」的象

徵與宣揚日本帝國的軍威，突顯出新教育的不同。161接著再前往目的地進行簡單

的運動或是遊戲，結束遊戲運動後，在歸校的途中，也有可能會再安排休憩或是

參觀等行程然後再歸校。

圖 2-5：遠足運動進行模式圖

資料來源：筆者所繪

註：虛線框表示可有可無之活動

在探討完遠足運動的形式後，緊接著則要討論遠足運動中與體育運動相關的

內容。在上述的第三、四、五事例中，所進行的「競走（賽跑）」、「快活遊戲」，

或者「自由遊戲」是為事例中所記載的體育運動項目，但由於缺乏詳細的記錄，

因此，對於當時所進行的遊戲運動項目就不得而知。不過，若從恆春國語傳習所

豬朥束社分班開學典禮在講述致詞完畢後所做的遊戲，或許可提供一些線索，來

說明當時在遠足運動中可能舉辦的運動遊戲項目。

恆春國語傳習所豬朥束社分班開學典禮當天所進行的遊戲如下：

學生作奪旗、單腳競走、二人三腳競走等遊戲，勝利者發給、紙、筆

等為獎品。好逞勇之生番，一見此遊戲，即喝采不止，然後學生也照

樣發給餅乾，典禮完畢後散會。162

此次的活動是在恆春國語傳習所豬朥束社分班的運動場所舉辦，雖然沒有具

有遠足運動的形式，也與運動會有些許的差別，但觀其活動內容與性質而言，應

161 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臺北市：遠流，2005 年，頁 300。
162 〈恆春國語傳習所以及豬朥束分班設之概況〉，《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896（明治 29）乙種

永久保存。

自校集合 休憩或參觀 至目的地，進行遊戲。 休憩或參觀 歸校

宣揚新教育，
增加學生閱歷。

採行軍或列隊運動前進

進行遊戲、競走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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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可歸類於平田宗史所區分的日本明治初期運動會的第一期。163雖說上述活動的

運動遊戲項目，並不足以說明在遠足運動中全部所舉辦的運動遊戲內容，但卻提

供給我們一些線索來思考，以及可供瞭解當時所舉行的遊戲運動的概況，並且還

可透過此來解釋運動遊戲對臺灣生徒所產生的影響。舉例來說，在當時的遠足運

動中，可能會採用競走164、奪旗165、單腳競走、二人三腳等項目，這些運動遊戲

項目大都包含在與平田宗史所指出日本明治初期運動會的第一期項目之內，而這

些遊戲運動項目都是在當時日本具有十分代表性的運動遊戲，也是日後學校運動

會的主要項目，且極具競爭的性質。166再者，由於體操科導入實施在學校的初期，

並沒有對體操科上課內容有具體的規定，且以教授普通體操為主，而遊戲正式被

列為體操科的教授內容則是在 1898（明治 31）年以後的事情。因此，透過遠足

運動，實施類似這樣的運動遊戲項目，也讓臺灣生徒能夠在課後之餘，充分地體

驗競爭遊戲所帶來的樂趣之外，間接地更可在遊戲運動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提升

自身的體能與健康，進而豐富了初等學校體育運動行事。

163 基隆國語傳習所也曾在開學典禮過後，舉行學生戶外遊戲。此外，大嵙崁國語傳習所亦曾舉
行過取旗、二人三腳、一人一腳等遊戲項目。轉引自謝仕淵，〈殖民主義與體育－日治前期
(1895-1922)臺灣公學校體操科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頁 76。

164 競走（きょうそう）即為 Race，也就是賽跑。競走是所有以具有賽跑性質內容活動的總稱。
中島海編，《遊戲大事典》，東京：不昧堂，1964 年，頁 195～196。

165 奪旗的日文為旗奪（はただっ），是一種到對方陣營奪取旗幟的遊戲。詳細的遊戲方法，請參
考前野關一郎，《新撰遊戲全書》，神戶：熊谷久榮堂，1895 年，頁 151。前野關一郎畢業於
東京體操傳習所，於 1901（明治 34）年時，來臺於臺北師範學校擔任體操教師，有關其教學
理念與方法，請參考蔡禎雄，《日據時代台灣師範學校體育發展史》，台北市：師大書苑，1998
年，頁 61。

166 有關競爭原理的啟動，請參閱許佩賢，〈台灣近代學校的誕生—日本時代初等教育體系的成立
（1895～1911）〉，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1 年，頁 237～238。

圖 2-6：二人三腳 圖 2-7：一腳競爭 圖 2-8：奪旗（一）
資料來源：圖 2-6、2-7、2-8 為筆者收藏品。
資料說明：1894（明治 27）年，日本橋舉辦小學運動會之內容。

圖 2-9：奪旗（二）
資料來源：前野關一郎，《新撰遊戲
全書》，神戶：熊谷久榮堂，1895 年，
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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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足運動對日治初期的臺灣生徒來說是一新鮮的活動，也具有相當大的吸引

力。這樣的活動有別於清領時期的私塾教育，也突顯出由日本所導入的近代教育

對臺灣人國民化的身體工學改造，167改正臺灣生徒身體姿勢的不良與彌補體力上

的不足。舉例來說，第三附屬學校的生徒過去因接受書房不規律的教育，上課僅

僅三小時就開始呈現疲勞倦怠，168且臺灣儒生也大都不能遠行，169再者，透過當

時的身體檢查結果也顯示出臺灣人體格的不良與姿勢的不正確。170藉由遠足運動

所實施的行軍（列隊行進）、運動、遊戲，可讓生徒在參加此新奇活動的同時，

不自覺地運動身體、增進體能、強健身心體魄、活化學生之精神，達到潛移默化

之功效，甚至還「有益於衛生」171。這樣的學習效果，有別於在學校體操科中的

學習方式，也符合國語學校附屬學校體操科的教授目的。而且，在參與此活動的

同時，更傳達出「帝國之人無分貴賤皆運動有素而善于行」172的觀念，試圖改變

臺灣人對運動身體所抱持的舊有觀念與刻板印象。此外，雖說遠足運動形式的運

動會其主要目的為身體的鍛鍊，但也可以做為教導培育的行事，從中來實施附加

性的新知識活動與進行道德上的培養，進一步誇示新教育及獎勵新教育的意圖。
173亦即，遠足運動結合「德育」、「智育」、「體育」三層的重層意義。

167 有關國民化的身體工學內容，請參考吉見俊哉，〈運動会と学校空間〉，《体育教育を学ぶ人の
ために》，京都：世界思想社，2001 年，頁 48～51。

168 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市：臺灣教育會，1939 年，頁 712。
169 〈生徒運動〉，《台灣日日新報》（漢文），1900 年 4 月 19 日。
170 蔡禎雄，〈日本統治下台湾における初等学校教科体育の歴史的考察〉，筑波大学博士論文，

1991，頁 45~46。此外身體檢查結果請參閱臺灣總督府，《臺灣に於ける学校兒童に関する調
査研究》，1923 年，頁 11~22。

171 〈運動官骸〉，《台灣新報》（漢文），1897 年 11 月 13 日。
172 〈生徒運動〉，《台灣日日新報》（漢文），1900 年 4 月 19 日。
173 山本信良，《学校行事の成立と展開に関する研究》，橫浜：紫峰圖書，1999 年，頁 8、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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